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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论

1724 一 1768 年间拉达克、
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

以清代中国对莫臣儿沉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

孔令伟

[摘要 ] 1720 年至 1760 年代间 , 清延为提防准噶尔汗国的扩张 , 曾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从拉达克王国方
面取得大量关于内陆亚洲、南亚次大陆以及俄罗斯的重要情报。通过来自拉达克的情报 , 清朝不仅察觉到

准噶尔汗国曾自叶尔芜派遣使国路经拉达克与莫卧儿帝国往来 , 更得以先后认识到印度莫卧儿、伊朗阿夫
沙汞、阿富汗杜兰尼与沙俄等周边帝国的势力消长。本文通过重点分析汉、满、藏文等多语种史料 , 探讨
清廷通过拉达克所建立的欧亚情报网及其历史意义。

[ 关键词 ] 清准关系 ” 拉达克王国 ” 英卧儿帝国 ” 阿夫沙尔王朝 。” 杜兰尼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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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清代多语种史料的出版与开放 , 清史学界开始和逐步关注清代中原与内亚周边多
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往来 , 而清史研究中的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世界史研究重视跨区域整合的
全球史视野 , 具有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 结合近年来比较帝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 , 
如英、俄帝国史研究者 “将 边疆置于核心 ” (boderlands in the center) 的反思视野 ,了 亦能为新
时代的清史研究注入新血。通过以上思考脉络 , 本文将结合近年来新见之清代汉、满、藏多
语种档案 , 探讨清廷在 1724 年至 1768 年间于拉达克与西藏地区建立欧亚情报网的始 来, 并
从全球史的跨地域视野出发考察 18 世纪清朝对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阿夫沙尔王朝乃至阿富
证杜兰尼王朝的认识起源。

me 

一、肝 I
 

18 世纪清朝与拉达克之间的交往 , 与准噶尔和西藏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这点 , 前人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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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著作。其中最具开拓意义的莫过于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区 (Luciane Petech) 关于拉达死王国
的两本专著 :《 拉达克王国 〈950 一 1842)》 与《拉达克编年史研究 》. 中伯戴克的著作虽主要侧
重于拉达克的通史部分 , 然而其中重点利用《清实录》与拉达克方面相关藏文材料 , 对于拉达
克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中国学者近年也开始利用藏、满、波斯与乌尔都文等多语
种史料研究拉达克、西藏与清廷之间的关系 ,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陈庆英利用藏文《五世达赖喇
路传》研究 1679 年西藏与拉达克战争久 , 以及陆水林利用乌尔都文《查度史》等史料研究拉达
克与巴尔带斯坦史地包 , 这些研究皆具有开创性。近年来 , 随着《军机处满文录副档 》@ 的开放
与出版 , 齐光电、陈柱 @ 等人先后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拉达克在清朝与准噶尔之间所扮演的角色 , 
笔者先前也曾利用满、藏文档案 , 发表了拉达克与清朝情报网等相关成果 。@ 以上的研究主要将
拉达克放置在清朝与准噶尔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 , 本文则希望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 , 从扩充研究
视野与多语种史料的立场出发 , 进一步通过对拉达克与清朝情报网的梳理 , 将清朝与拉达克的关
系放置在更为宽广的全球史视野来进行思考 ,尤其 注意拉达克所提供的南亚、中东以及俄罗斯等
地的相关情报与清地理知识的推进。

此外 , 笔者也注意到先行研究在史料运用上的限制 , 如清朝官方关于拉达克来文的满文材料
虽然数量相对丰富 , 但多数翻译自藏文原文。事实上 , 清代档案中藏有一定数量的拉达克藏文来
文原件以及西藏地方官员根据藏文原文的蒙古文翻译 , 相关满文档案实际上是经由藏、蒙文转手
翻译而来的最后结果。通过比对藏、满文文件 , 可以发现在转译过程中藏文个别词汇的意义发生
了转变 , 以便配合满文中清朝官方惯用的语境。因此研究拉达克与清朝关系史 , 不可忽视拉达死
寄往清朝方面的藏文文书原件以及相关蒙、满文的翻译流程。然而目前关于清朝与拉达殉的先行
研究中 , 笔者暂时没有见到能解读、利用拉达弩藏文档案原件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 , 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收藏的拉达克相关清代满、汉文档案 , 也尚无学者系统介绍与利用。因此笔者不
揣简陋 , 通过重点强调全球史视角、拉达克藏文文书以及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藏相关满汉文档
案三点 , 试图对清朝与拉达克之间欧亚情报网络建立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进行讨论。

二、清准博弈背景下的拉达克

拉达珊地处克什米尔地区东南部 , 位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西藏与新疆交办一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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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位于多文明交接带的特殊地理位置 , 自历史时期便是跨区域、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在
17、18 世纪期间 , 拉达克王国更是通过与清朝方面的情报交流 , 扮演着沟通中国、中亚与南亚

等地的信息枢纽。做为一位杰出的藏学家与拉达克史家 , 伯戴克首先通过《清实录》中的汉文
记载 , 指出清朝曾通过拉达克王国搜集准噶尔情报的关键信息 . 吧然而出于编自体例 , 《清实录》
对于拉达克的记载不仅缺乏系统性 , 而且其中由拉达克传送给清朝的关键历史信息也往往在史家
笔削下语硕不详。近年来随着中国清代档案的出版与开放 , 人们开始注意到满文档案中关于拉达
克所搜集准噶尔情报的相关记载 , 而对于拉达克最初如何与清朝建立正式关系的原委和历史背
景 , 却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如同伯戴克所言 , 清朝与拉达克交往的目的 , 确实与搜集准噶尔情报息息相关。然而细究清朝
与拉达克双边关系的建立过程 , 除了情报搜集之外 , 同时也有复杂的佛教政治考量。早在满洲人于
1644 年人关取代明朝以前 , 皇太极已于 1636 年在盛京称帝并立国号为 “大 清国 ” (Daicing gurun) 。
而值得注意的是 , 此时明朝尚未灭亡 , 因此大清国的正统性显然最早并非单纯建立在中原王朝与儒
教传统的基础上。考量 1636 年在满洲与蒙古史上的特殊历史背景 , 不难发现大清国最初的正统性
依据 , 与蒙元遗产和藏传佛教息息相关 。1634 年 , 皇太极在击败成吉思汗继承者察哈尔林丹汗后 , 
宣称获得当年由大元帝师八思巴所造之大黑天佛像 ,@ 与此同时也建构从林丹汗处获得中原传国玉
殷的传说 , 电以此做为 “内 亚 / 中原 ” 的二元正统依据 , 随即得以在 1636 年称帝。由此可见 , 清朝
的正统性基础 , 有一半在于疆元遗产和藏传佛教。而清朝立基在藏传佛教普世性上的正统基础 , 也
正是顺治帝于 1644 年人主中原后立即在蒙古王公的促请下邀请五世达赖喇旷前来北京 , 模仿蒙元
时期忽必有烈与八思巴建构 “施主 /福田 ”政教 模式的主要原因 。@ 

清朝在立国之初所依靠的内亚正统性 , 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朝在人关以后的整体发展。如清朝
在 17 世纪上半叶所章遇的政治危机 , 甚中或多或少有内亚因素 , 尤其是藏传佛教势力的影响。
1673 至 1681 年之间的三藩之乱 , 表面上高举着 “ 反清复明 ”的 政治口号 , 然而背后却也有桂藏

势力参与其中。除了 1675 年林丹汗之孙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企图趁机重夺成吉思汗汗统外 ,@ 
吴三桂本人曾遗使携礼拜刘五世达赖喇咏 , 希望借此寻求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藏、青海与康区各
地所掌控的桂藏势力 , 与清廷进行对抗 。@ 吴三桂的计谋最终为清廷方面所识破 , 康趴帝本人虽
因此对五世达入喇嘛晤有微词 , 但清廷与格鲁派的政教同盟却仍得以保存。

三斑之乱正醒之时 , 格鲁派所支持的准噶尔政权却在内亚崛起 , 成为清朝竟夺内亚正统性的
主要敌手。在五世达态喇嘛的加持下 , 曾被认定为格鲁派转世活佛的噶尔丹建立了雄中西北的准
噶尔汗国 ,@ 严重挑战了康黑帝做为内亚共主与藏传佛教法王的权威性。这也是为何清朝甘倾全
国之力、历经三朝之功彻底消灭准噶尔人 , 并通过《清实录》等官书将笃信藏传佛教并作为五

Luciano Petech,77je Kizngdom of eda 硼 : c、 950 -1842 4. 也 ,pp. 71 - 8S, 

皇太极在获得大元金佛后 , 曾在 1635 年致一封满文书信和给予朝鲜国王 , 要求其提供修建庙宇所需之颜料。《内
阁大库档 》, 天聪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 台北 “中 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 档案号 : 167443 -001。 

图何启龙 :《 蒙元和满清的 “ 传国玉玺 ”神话 一一兼论佛教 “二 教之门 ”的 虚构历史 》, 《新史学 》2008 年 19 卷
第 1 期。

图 David Seyfort Ruegg,“mChod yon,yon mchod and mochod gasyyon gmas: 0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Semantics of a 

Tibetan Religio-social and Rejligio-political Concept,” 了 Beienr 刺 sory and Languasge: Studies Dedicated 如 Uay Ceza om 

rs Seveniie 志 Birthday ,了 .Steinkellner ed. ,Arbeitskreis ft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qdien ,Universitit Wien , 

1991 ,pp. 441 -453. 

达力扎布 :《 清代察哈尔扎萨充旗考 》, 《历史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邓锐龄 :《 吴三桂叛请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使始末 》, 《中国藏学 》1998 年第 4 期。
关于噶尔丹的佛教痛景 , 参乌云毕力格 :《 噶尔丹与藏传佛教上层 》, 沈卫荣主编 :《 大喜乐与大圆满一一庆
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集刊》 ,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年 , 第 305 一 327 页。

旬
日

旬
日

四

29 



世达赖硬嘛心子的噶尔丹芒为 “迷惑 回子之教 , 坏宗喀巴与达条硬啉之法 "外 的佛教叛徒 , 从而
消灭准噶尔汗的佛教正统性的原因。另一方面 , 清朝皇帝为宝扬自身的佛教正统性 , 在与信件茂
传佛教的蒙、藏万至拉达克人交往时 ,往往 亦价向以统治汉地 (zrgya mag) 的文殊昔卫形象目
居 , 而这也是造成清廷与拉达克及蒙藏上层的往来书信中 , 经常以文殊著萨称呼清朝皇帝的主要
原因。

即便噶尔丹最终在康辕帝的痛击下于 1697 年败亡 , 清朝仍未得以黎底解决准噶尔与其所带
来的藏传佛教正统性危机 , 这也造就敖正、乾隆二帝极力关注准噶尔问题的政治倾向。历经 17 
世纪末与准噶尔的战争后 , 清朝开始积极搜集关于准噶尔人的相关情报 , 而位于时尔范、卫藏与
克什米尔之间并与准足尔和西藏具有贸易往来的拉达死 , 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人了清朝的视
野。

三 、1720 年代清朝与拉达克的联系以及对莫卧儿带国的认识

清朝与拉达克最早了得联系 , 主要是通过西藏甘丹颇章政权。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历呆 悠久, 目前的文献记录最时可以追潮至公元 9 世纪 ; 而由于语音、宗教与地缘方面的接近 , 
拉达克与西藏在历史时期持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与交往 。@ 1680 年代拉达克与西藏之间发生
战争 , 五世达藉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所领导的西藏庄丹烟章玻权在卫拉特蒙古的协助下击败拉达
充 , 最终拉达克与西藏方面签订和约并答应定期向达赖喇屿赠送礼物 , 二者的关系得以正式通过
外交文书确立。久随后清廷在与西藏建立往来后 , 也正是通过西藏方面进一步在 1720 年代与接达
克正式建立联系。

清朝与拉达克最早的接触 , 为 1724 年拉达克使园访问北京 , 此由伯戴克首先指出 外, 其
后学者大都四循其说 @。 关于拉达克与清朝建立双边关系的具体理由及过程 , 仍有待进一步廊
清。实际上 , 清朝之所以与拉达克建立联系 , 与 1720 年的 “ 红准保藏 ”战争 直接有关 。1717 
年 , 准唱尔部策妄阿拉布坦遗大策零敦多布经由于较奇袭 拉萨, 击败并杀害拉藏和汗 , 至此西
藏为准噶尔人所控制 。1720 年 , 在康济葡等藏人势力的协助下 , 清军成切进人西藏驱逐准唱
尔人 , 并于 1721 将七世达赖喇凡格莹嘉措由西宁卉尔寺遍往布达拉窜举行能床仪式。此后清
廷虚及桑杰喜拱专擅的前车之鉴 , 废除西藏摄政 (sde sid) 一职 , 改设五位噶伦 (bka”blon ) 
其回执政。康济蔓因协助清军有切 , 受封噶伦 , 总理西藏事务。

据藏文《七世达匾喇及传》 , 达楚别凡在布达拉宫坐床之后 , 于 1723 年藏历 11 月接克由拉
这克王尼玛纳木扎尔 〈(Nyi ma ram rgyal,1694 一 1729 年在位 ) 遗来的两位使者。随后达椒喇嘱
邀请拉达克使者参与藏历新年富会 , 使者最终于 1724 年初辞别达束 喇嘛.@ 虽然《七世达炉喇
六传》并没有记载二位接达克使者离开后的去向 , 但根据《宫中档满文朱描奏折》的相关记载
可以推测 , 丙人离开拉萨后随同七世达和束噶凡扩派遣的使园一同前往北京 , 于雍正二年 (1724) 
六月托达西宁一带 , 然因天气炎热 , 使臣一行暂留边外 , 符天气转交后由时任抚远大将军的年壮

人 @@ 《清圣祖实录》卷 166, 康宗三十四年二月甲实。
四 David Snelgrove 六 Tadeusz Skoraupski,TFe Coalizral 本 ritege of Fode 了 ,Aris 有 Philips,1977 , vol, 1 ,pp,83 - 

116. 

图 “ 陈庆英 :《 固始证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国 》,《 中国藏学 》2008 年第 1 期。
二 Euciano Petech,?7Re Kgdorn ao ade 厂 : c 950 - 1842 4. 户 ,pp, 88 -89. 

国齐光 :《 拉达克与 18 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 》, 《历史地理 》2014 年第 30 辑。陈柱 ; 
《拉达克协助缉拿大小和卓考述 》,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2017 年第 9 辑。

峡 Rol pa irdo rie,REyoi mcpog pspal zeng ya pisjo ii rnam or,Krung go bod brgyruad miho rim nang bstan slob 

到 ing hang bastan zhib jag khang,199S ,pp、97-b 及台 -5. 



攻派员护送进京。册而《官中档》的这条记录 , 也正与《清实录》所载相符。四
而紧接在同年七月 , 清廷内部就如何封赏拉达死王一事 , 举行了议政大所会议 , 年次阔因为

素来熟悉蒙藏事务 , 被委托提出相关建议。对此年半涛称 : 
又查拉达克汗系协助康济桥效力之人 , 康济需封为贝子 , 今若使拉达克汗封赏逾康济霸

之等 , 特退温康济蜂效力之心。落将拉达克汗封为同等 , 彼为其国之汗 , 纵缺封之 , 未必感
戴。是以臣意以为叔止加封拉达克汗 -一事 , 依议政大臣等所议 , 降旨奖赏岗织等物。央后拉
达克汗复有劳绩效为之处 , 丙由主上施恩晋封。为此说奏 。( 琵批 , 议政大臣等议奏 , 议政
处议 , 已照尔所奏而行 。)@@ 

根据这自史料 , 可以得知拉达克汗尼声纳本扎尔旱在 1720 年便曾协助康济匡等人支持清军将准
噶尔人驱逐出西藏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 ,《 清实录》虽然对 1724 年拉达克使园的来访仅以一
语带过 , 然面满文档案反映出清朝方面对于当时嗜圭拉达克王一事 , 实际上曾有极为说愤的考
量。原本清廷曾经考虑过加封拉达克王郡王衡 , 但为避免以康济莫为代表的西藏地方势力感到不
满 , 这个想法最终遭到搁置。

至于拉达克在 1720 年清军 “ 驱准保藏 ”事件 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主要是将在与准噶尔人贸易
过程中所获得的情报经过康济萍转呈给请军。根据拉达克方面收藏的藏文档案 , 雍正帝在 1726 
年曾经致书并赠送礼品给拉达克王 , 并在信中称赞拉达克王将所探得准噶尔情报痪往清朝一事 ; 
“和 尔之诸行 , 如渐次探得准噶尔之【情形 ] 并寄来此处 , 和经尔之诚心 , 诚属可喜。特为护此着
行 , 赠与各式器物 。”@@ 关于拉达克早在 1720 年便通过康济竹向清军提供准噶尔情报一事 , 亦反
驳在 1732 年育正融颁予尼玛纳木扎尔之子德中纳木扎尔 〈(Bade skyong rnam 民 y 引 1,1729 一 1739 年
在位 ) 的论叶中 :“ 从前因和尔父尼玛纳木扎尔与册子康济苦同心报勤 , 腾已钝恩膏。今尔亦效法
尔父 , 与贝勒颇罗矣一体勃力 , 甚属勤劳 。"@ 由此可见 , 拉达通过西藏方面将准噶尔情报传
达给清廷 , 最隐在 1720 年已经开始 , 并且对清军将准噶尔人了驱逐出西藏的军事行动有过一定的
助益。

人二《言中档满文奏折 , 歼正朝 》, 座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 台北 “ 故实阳物院 ” 滤 ,档案 号 : 412000202。 汉译
文见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雍正乾满文朱批秦折全译 》, 黄山书社 ,1998 年 , 第 850 页。

辐《清实录》懈 :“ 达赖喇咏、更祥客尔得尼、出达克汗等 , 遗使表贡方物 。”《 清世宗实录》卷 21, 绑正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人戴克根据这引史料 , 误以为当时拉达克的使者已经抵达北京 , 实际上此时拉达克使轩仍
因天气因素滞留西宁 ,《 清实录》的这段记载实际上反贞了雍正二年六月年瘟落的上春内容 。Lueiano 
Petech ,YJe Kingdor Oo Load 天 :ce 930 -1842 4. 及 ,pp,88 -89. 

是满文原文 , “gei baicaci ,jadak han serengge ,kangjinail de aisilame fagsaha niyalma,krangjinai be beise 

fungnehebi,te ladak han be krangjinai i jergi be dapabume fungneci ,gangjinai 1 但弄 ara BEnin hedercere de ijsinamhbhi , 

aika jadak han be ,kranjinail 1 em ada6 jergi fangneci,| ge inji guran 1 han uqu fngnehe seme,ainahai kesi be 

hukgserme gEnire ,uttu o 作 ,amban mini g6nin de,jadak han be fungnere babe iaka naka 入 ,bhebei ambasai 中 isurehe 

songkoi hesei bithe wasimburme ,sHjei jergi jakga be pnweljyebume sangnaki,erecj amasi,jadak ban,geli iletajlerme 

hasun bume 组玫 aha ba bici,jai 和 angnere babe kesi ejen ci pucimbi,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朱批 ] hebei 

ammhbasa 人 jguref wesimbu ,hebe gilsuref sini wesimhbuhe songkoi yabubuha. ”人 台北 “故宫 博物院 ”编 : 《年效鄞春

折专辑》中册 , 台北 “ 故官博物院 ” ,1971 年 ,雍正 二年七月十八日 , 第 389 一 590 页。汉译文系笔者据满
文原文参考前人汉译修改而来 , 人参见季永海、李奶胜、谢志宁 :《 年次卷满汉奏折译编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139 一 140 页。

全 ” 藏文原文 ;: “jung gar 四 i gang【 铅字 ) rim par blang mas tshur skyel ba sogs fyi spyed pa rnams thams cad bdag 中
dgongs par neges shing bsngags Pay "os Ba Ha/ ched gilad Kis bka drin bskyang nas bka shoeg dang/yo byad sna tshogs 

yi gmnang sbyin bskur ba yin[A ”Yo seb dge 1gan,Bia-deags myal raps :cp Paed ger, Sierling Pubjjsghers ,1976,,p. 

456. 

兮《清世宗实录》卷 116, 雍正十年三月皮实。同县文字亦收录《平定准哮尔方略》 (前 编 ), 卷 29, 页 21 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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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通过西藏与清廷寻求合作关系之外 ,, 拉达克人也同时与准噶尔人有所往来。早在
1724 年遗使清朝以前 , 拉达克人就与准噶尔汗国保持着通使关系。根据一份拉达克藏文档案 , 
1715 年尼玛纳木扎尔在位期间拉达克普派遣一位名叫饶丹 〈Rab brtan) 的信使前往准噶尔 。@ 

当 1720 年前后拉达克人了暗中协助康济性与清军时 , 尼玛纳木扎尔也兽派喧一个使团前往准踢
尔 .@ 值得注意的是 , 清朝方面对于拉达克与准噶尔之间的交往 , 并非一无所悉。而此前清廷内
部就是否信赖拉达克取得的准噶尔情报 , 也兽有过深刻的讨论。在比正二年 (1724) 议政大臣
会议决定暂缓晋封拉达克王的机年后 , 于雍正四年十一月间 , 负责西北准则尔战事的川陕总督后
钟琪认为 “ 喇葛罕归顺天朝以来 , 实心出力 , 应予加恩 "@@, 因此又提出晋封拉达克王一事 , 并
请求征询康济蔓之意 , 这项建议获得了雍正帝的认可。岳钟琪随后派遣参将王刚人藏 , 向康济葡
私下打听关于拉达克的地理位置与政局情况 , 随后将所得情报上奏雍正帝 ; 

今据王刚课称 , 住藏之日与康济需闲坐叙话 , 因说及拉荡罕从前效力并问其驻牧地方。
康济震等即云 , 其地方与西藏、准噶尔三搭界 , 但到藏有三月路程 , 与哈齐甚近 , 下隔六、
七日路。彼原系哈齐部落 , 每岁受哈齐数万银钱 , 彼亦极欲归附天朝 , 但恶怕哈齐闻之 , 必

加扰害 , 不复与银钱过活。内地膛远 , 照应不及 , 以此不敢来归等语。据此则加以封号之
处 , 似组庸更议者峰 ......, ( 朱批 , 所事素腾董酌不订 , 实出腾意 , 并无他人见及于此 )@ 

岳钟琪的这份奏折 , 反映出清朝在 1724 年经议政大臣会议后 , 虽根据年效邯的建议 , 决定暂组
晋封拉达克王一事 , 却持续对拉达克保持关注。而雍正帝 1726 年朱批虽称暂缓晋封拉达克王一
事 “ 实出腾意 , 并无他人见及于此 ”, 显然是为了在年竟闭失势后刻意淡化其过去对拉达克事务
的影响。项钟琪的这份记录 , 同时反映出清朝开始认识到拉达克当时主要依附一个各叫 “ 哈齐 ” 
的势力 ,“ 哈齐 ” 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拉达克 , 并且给予其大量经济支持 , 拉达克因此难
以内附清朝。而这个被称为 “ 哈齐 ”的 政权 , 正是藏语 “ 喀切 ” (kha che) 的音写 , 意即 “ 称
斯林 " 思 , 在此指的正是信伯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换句话 说, 清朝通过确认拉达克的地理位
置与政治情况 , 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南亚次大陆上另一个强大的政权。日后黄卧儿帝国的相关情
报 , 也随着清朝与拉达克交往的深化而逐渐上映人清朝官员与知识人的视野中 。1726 年底至 1727 
年初间 , 康济一向清军寄送了一封蒙古文书信用以传递其兄阿里总管喀锡区自拉达克处所获之准
噶尔情报 , 当中又再次提及 “ 喀齐 ”的 地理信息 : 

阿里克地方噶布锡老于今年七月内接腊楼罕 @ 处信息 , 并土克城办事人马克拉木巴、人多
相克拉布坦所送书信 , 俱于今年八月内到藏 , 云 : 去年说噶儿向主子大兵处发兵一万两千

@ 这份藏文档案中称准噶尔为 “ 袭十地方 ” (sog yul) 。Dieter Schuh , 忆 errscjherurlurden und Pripatururdien aus 
Testizbet (ZLada 员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2008 ,pp. 234 -238. 

轩 Luciano Petecht,7je Kingdom of ada 奈 : c. 950 -1842 4 户 ,p.、 88, 

图台北 “ 故官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 第 5 辑 , 台北 “改定 博物院 ” ,1978 年 , 雍正三年十一月
二十日 ,第 405 页。

图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比正朝奏折》第 6 辑 , 人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1978 年 ,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
二日 , 第 856 页。

加 “ 喀切 ”在 藏语中最初的语意为 “克什米尔 人 ”, 然而随着 14 世纪以后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化 , 这个词开
始被广泛用来指代 “穆斯林 ”。 关于藏文 tha che 一词 , 在清代汉文文献中作 “ 了略齐 ”“ 卡契 "”, 主要指代
“穆斯林 ”或 者 “克什米尔 ”, 需要按照具体历史脉络来分析。据笔者研究 , 拉达克来文中的 kha che, 即清
朝满汉文档案中的 “ 喀齐 ” , 多指信和件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 , 详见后文分析。在 1720 年代清朝开始从拉
达克方面接收情报后 , 汉文文献中的 “ 卡契 ”也 开始被用来指代莫卧儿帝国 , 如嘉庆《卫藏通志》云 :“ 卡
契 , 亦缠头之别名。在布鲁克巴之南 , 有万回民一大部落。其地人民能织金银丝绸引 , 各色花布等物 , 多有
在藏贸易者 。” 嘉庆《卫藏通志》卷 183, 叶 9。 

@@ 即拉达克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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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又向叫尔措 @ 北边和白拉克 @@、 布喀东图回子地方发兵四千名 , 此系问自色尔或、遮尔措
往喀齐买卖人之语 , 未知虚实 。@ 

康济答这份关于准噶尔军队动向的情报 , 言明获自前往印度贸易的叶尔羌商人。由此可见 , 清朝
借由拉达克与西藏所构筑的情报网络 , 间接从往来中亚与南亚之间的穆斯林商团处获得情报。清
朝最初的目的 , 主要是为了通过拉达克获得准噶尔的军情 , 却也因此逐步认识到莫卧儿帝国这个
强大的伊斯兰政权。

根据上述 1726 年康济天所提供的信息 , 清廷因顾及莫卧儿帝国势力的影响 , 仍维持不加封
拉达克汗的政策。即便如此 , 清朝方面仍然没有放弃积极地与拉达克建立情报交换关系的计划。
雍正五年 (1727) 六月 , 首席噶伦康济芋为阿尔布巴等其余噶伦联手谋害 , 以阿尔布巴、隆布
莉与札尔攻等人为首的前藏势力 , 开始攻击属于后藏势力的颇罗葡 , 西藏政局为之震动 , 双方内
战一直持续到雍正六年七月 , 最终以清廷所支持的颇罗一获得胜利 .@ 清军在进入西藏平叛后 , 
随即与继康济列成为后藏领袖的颇罗一确立合作关系 ,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 , 就是通过由鼎罗莉
率领的阿里地区的武装势力 , 继续从拉达克方面取得准噶尔的相关情报。雍正七年三月初 , 以人
藏办事之吏部尚书查郎阿为首的驻藏清军 , 址探子前往位于西藏阿里与南履和了田交界的克里雅山
口一带 , 并携回拉达克王的书信 , 其王称 ; 

贝子康济顽与准噶尔交兵之时 , 我念及佛法 , 及皇上、达有赖喇嘛诸事 , 与康济妹同心协
力 , 使事告成。今卫、工布有些妖魔鬼怪不顾皇帝、达有赖喇嘛之事及土伯特国之安逸 , 企图
总长部落 , 他们对康济需妨恨在心 , 瞳害了贝子康济需 , 一时凤卷土伯特国 , 伊等悖递皇上
及达赖喇嘛 , 举行北乱 , 扎萨克台吉 @ 整兵前往 , 事告成功。闻此即如亲眼目睛之快也 。@ 

而这封 1729 年初拉达克王寄往清军方面的书信 , 实际上是一封对驻藏清军的回信。当康济戎遭
到杀害后 ,1728 年七月间驻藏副都统马腊与内阁学士僧格曾致书拉达克王 , 内称 ; 

伯差驻藏大臣咨文拉达克汗尼玛纳木扎尔。昔日 , 康济逢尔等二人万为挚友 , 康济逢将
尔之元行奏闻圣主 , 故而大皇帝施恩于尔。今康济才虽然离世 , 但思恤之心如康济堪在世一
样 , 请将准噶尔之各类消息妥善告知。兹颇罗会吉来到召地 , 已将做人感俱拿获 , 正候大皇
帝铁命审理此案之大臣前来。尔等素为好兄弟 , 故而知会于尔。图

由此可知 , 当康济性遭到谋害后 , 驻藏清军曾经及时知会拉达克 , 并利用康济钴生前和拉达克王
尼玛纳木扎尔的友好关系 , 以寻求其支持 , 并希望拉达克方面继续通过康济恬的继任者颇罗莉 , 
向清廷方面提供准噶尔的相关情报。

虽然即便在康济珍死后 , 拉达克持续通过以颇罗恬为首的阿里藏军势力与清朝保持合作 , 然
而清廷内部对于是否信赖拉达克 , 仍采取保留态度。当阿尔布巴之乱平定后 , 雍正六年十月间 , 
雍正帝又再次寄出上论 , 询问将来在与准噶尔的战事中 , 是否有利用拉达克的可能性。岳钟琪则
认为 :“ 阿里克拉达克罕上明大义 , 发力同心以拒谅噶儿之悼道 , 其心实有可取。惟其所属番
部 , 止可用之以防守 , 不便用之于进期 ...... 如将来谅噶儿之事 , 惟仰恳圣恩论知颇罗天 , 命其与

@ 即时尔羌 〈Yarkant ) 。
@ 即巴尔赫 (Balkh) , 在今阿语省北部巴尔赫省境内 , 明代汉文文献又称八刺黑、白勒黑。

国即布哈拉 〈Bukhara) , 今乌兹别殉斯坦南部。
国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认正朝奏折》第 7 辑 , 人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1978 年 ,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

九日 , 第 134 页。
回 ”关于 1727 至 1728 年卫藏战争的大致经过 , 参 Luciano Petech ,Cjina and Tbet 识 the Eorgy 18 太 Century: 机 story 

or ipRe FEsiablispmeni or CHinese Prolectorate 训 Tbef,, 了 JJ Brll,1972,pp. 122 - 140. 

@@ ” 指颇罗玫带兵自后藏出兵前藏一事。
@O@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歼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 第 17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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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罕等止在通店噶儿各要联处所防范堵御。若遇谨噶儿道恶败逃窜匿 , 即行扒轴 。” 中由此
可见清朝方面对于是否利用拉达克于准噶尔战事 , 仍有所保留 .@ 雍正七年头七月间 , 清廷甚至
直接从西藏方面得知拉达克与准噶尔之间有使者往来的情形 , 后钟琪与政正帝并曾就此讨论准噶
尔兵败后有无可能逃往拉达克。对此 , 后钟琪经过多方考量 , 认为拉达克不太可能收容嘴尔丹策
零等人 , 并指出 “ 拉达克系喀齐所属 , 亦不敢自作主张 , 擅和留道类 。"@ 

在雍正七年的这份奏折中 , 岳钟琪再次提到拉达克归属于 “ 喀齐 ”之 下 , 而这里的 “ 喀
齐 "” , 很明显就是上述雍正四年奏折中所提到 “ 险齐 ”的 异写。由于拉达克的关系 , 清朝再次提
及了黄卧儿帝国这个强大的 “ 齐 ”( 穆斯林 ) 政权 , 而这也反映出清朝因拉达克而开始搜集黄
卧儿帝国的相关情报。雍正七年五月 , 清军准备进军准噶尔 , 在得知了哈萨克小玉效的阿布勒海尔
汗 (Abulkhair Khan,1693 一 1748) 营帐西迁的信息 , 推测噶尔丹策零将来有可能逃往他西汗城

(Tashkent)@, 或者通过克里雅山口逃往西藏。在探讨准噶尔人可能的逃亡路线时 , 岳钟琪指出 : 

查叶尔克木、哈什哈尔 , 去伊里不远 , 恶说噶尔亦未必就此潜藏 , 独有克尔叶一路 , 较
别部落稍远 ...... 但细查克尔叶东通西藏 , 南托哈齐 , 北达苦苦脑儿 , 除此三路之外 , 再无别

和

径。此内哈齐 , 万回子最大部落 ; 苦苦脑儿又系内地藩葛 , 彼必不敢向此二处逃明 , 虽惟有
西藏一途可往 ...... 翁明年初夏 , 颁发救洽 , 令颇罗才整旅戒严 , 并带同后藏阿里之兵 , 知会

岳钟琪的这份奏折中 , 明确指出了关于清朝当时对莫卧儿帝国最重要的两点认识。其一为 “ 喀
齐乃回子最大部落 " , 清朝明确认识到莫卧儿帝国为周边最强大的穆斯林政权 ; 其二为印度与阿
里、叶尔羌等地之间的地理位置与交通孔道。由此可见在 1720 年代末 , 清朝不仅通过拉达克人
探取准噶尔的内部情报 , 并且已经认识到与拉达克关系密切的莫卧儿帝国。

要言之 , 在 1720 年 “ 驱准保藏 ”行动 的过程中 , 拉达克人曾经协助康济竹向清军提供准噶
尔情报 , 并随后在 1724 年派遣使团随七世达赖喇哺使者一同东行 , 与清朝正式建立联系。而清
延方面也随后展开了关于加封拉达克王与否的讨论 , 最终虑及康济瑚等藏人的感受与莫卧儿帝国
势力的影响 , 普封拉达克王之事最终被搁置。在 1727 年康济项被害后 , 拉达克仍继续通过以颇
罗攻为代表的阿里藏军势力与清廷联系。同时 , 清廷在通过西藏与拉达克交人往的过程中 , 也逐步
认识到了作为 “ 喀齐 ”的 莫卧儿帝国这个强大的伊斯兰政权。值得注意的是 , 当时的西藏、拉
达克与泛喜马拉雅地区之间 , 有着相当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在阿尔布巴为首的前藏势
力垮台后 , 清廷通过与颇罗恤为首的后藏势力联手 , 以拉萨与阿里为据点 , 构筑出遍布喜马拉雅
地区的情报网络 , 其消息源主要为活跃于克什米尔、叶尔羌、尼泊尔乃至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商团
领袖。当时清军所驻扎的拉萨 , 也因此成为喜马拉雅地区多族群辐转的一个政治经济重心。如雍
正八年 (1730) 初 , 雍正帝赐予颇罗王等人的甘珠尔经等贵重礼品抵达拉萨 , 颇罗玫率领 “ 喀

@ 台北 “ 故官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1 辑 , 台北 “故宫 博物院 ” ,1978 年 , 雍正六年十月十
七日 , 第 550 一 551 页。

@ 根据一份脱落的折片 , 岳钟琪关于利用拉达克围堵准噶尔人的建议 , 基本被雍正帝采纳并论令颇罗基遵行 , 
参 :《 宫中档奏折 :雍正 朝 》, 人 台北“ 故宫博物院 ” 藏 , 档案号 : 402000624。 

图 台北“ 故官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3 辑 , 台北 “ 故富博物院 ” ,1978 年 , 雍正七年头七月
十二日 ,第 850 页。

力即塔什千 , 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加 “台北 “ 故官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3 划 , 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 第 177 一 179 页。着重号为

笔者所加。



齐、巴尔布中以及阿里之各头目 , 喇达克之差使 , 迎接十里之遥 ”@@, 而这也反应出清廷在西藏
所建构的情报网络 , 其视野并不局限在青康藏地区 , 而是与拉达克、尼泊尔甚至莫卧儿帝国有着
广泛的联系。其中拉达克一线 , 由于其位处准部与西藏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 , 以及康济柑、颇罗
恰等阿里地方领袖与拉达克王室之间的良好关系 , 自 1720 年代便为清廷所重视。然而清朝对于
拉达克情报网的掌握并非一财而就 , 其建立过程实际上相当复杂曲折 , 到 1730 年代 , 清朝对于
拉达殉情报网的主控权方才确立。

四 、1730 年代初清朝与拉达殉关系的确立

1720 年代 , 拉达克对于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胜败 , 一直抱持着观望的态度。即便自 1720 年

拉达克便持续为清朝提供准噶尔方面的相关情报 , 拉达克也一直保持与准噶尔通使往来的关系。
如前所述 , 清朝最晚在雍正七年 (1729) 下半年已经注意到拉达克与准噶尔通使的问题。到雍
正八年 , 拉达克对于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仍明确持观望态度 , 甚至向清朝坦诚与准噶尔人之间确
实有所往来。收正八年三月吓钟琪奏折称 : “ 拉达克汗所寄婆罗藉书中 , 云此时若不与之〈按 , 
即准噶尔 ) 结好 , 无词却谢 , 是以伏强向伊云不妨讲好 。”@@ 由此可见 , 直到 1730 年 , 拉达克对
于清朝与准噶尔仍是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 , 然而这个情况到了 1731 年之后 , 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1729 年 , 拉达克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以其年迈 , 考虑传位于长子德中纳木扎尔 (Bde skyong 

mam rgyal ,1729 一 1739 年在位 @) , 然而此后拉达克王室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继位纠纷。尼玛纳木
扎尔的首位王后 , 也就是德中纳木扎尔的母亲 , 为西藏达波波绒 (Dwags po bhrom) 世族出身的
贵族女子 , 她在德中纳木扎尔年幼时便已亡故。尼玛纳木扎尔再了了一名出身卡普卢
(Khaplu)@ 世族的穆斯林女子悉西哈屯 (Zi zi kha mn)@, 生下次子扎纳木扎尔 (Bkra shis 
mam rgyal)。 当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有意退位时 , 其继室悉西哈屯与次子扎释纳木扎尔 , 企图

与长子德中纳木扎尔竞逐王位。关于 1730 年左右拉达克上展内部的王位斗争 , 拉达克史家密有
论及 ,@ 而拉达克史料对于这场王位斗争的经过多有语瑚不详之处。前辈学者伯戴克根据拉达克
史料 , 认为是贵族旧臣对悉西哈屯强烈不满 , 因此要求强迫幼子扎释纳木扎尔出家为僧 , 最终德
中纳木扎尔出于对继母的尊重与爱戴 , 将异母弟扎释纳木扎尔分封在普里地区 ,@ 这个开创性的

人即巴勒布〈尼泊尔 ) 。
国 “台北 “ 故官博物院 ” 编 :《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6 辑 , 台北 “ 故富博物院 ” ,1979 年 , 雍正八年三月二

十九日 , 第 116 页。
国台北 “ 故官博物院 ” 编 :《 富中档比正朝奏折》第 16 辑 ,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 第 31 页。
国大约在 1729 一 1730 年之间 , 尼玛纳木扎尔与其子德中纳木扎尔有一段共同执政的时期 。Luciano Petech,77e 

Kinedom or ada 肌 : c,950 -1842 4 万 ,p. 95. 

图 ”位 于今日巴基斯坦冈切 〈(Ghanche) 县一带 , 传统上为巴蒂斯坦穆斯林聚居区 。17 至 18 世纪时 , 当地贵族
与拉达克王室有密切的政治与通婚往来。

@@” 源于突厥 - 蒙古词汇 qatun, 在蒙元时期以后被广泛引介至中亚、伊朗与南亚。此处拉达克文 kha tun 转借自
波斯文 khatin。 

@ 由于各地藏语方言的区别 , 藏文 bkra shis 某些地区读作 “ 扎酸 " , 某些地区从下加字读作 “ 喇释 " , 因此在
不同满文档案中将此人名前半分别音写为 “ 扎西 ”(jasi) 与 “ 量西 ”(rasi) , 实际上为同一人。
Peter Schwieger,“Kah-thog-rig-'dzin Tshe-dban-nor-bus diplomatic mission to Ladakh in he 18 也 century , ”ip Recerz 

Researoj om Jada 了 了,7pi 6,Proceedipgs of He Si 二 Jernagiional Cojogzrm on Pada 了 ,Pe 1993 ,Osmaston 文

Nawang Tsering eds. ,University of Bristol ,1996 ,pp. 219 - 230., Ceorgios T_ Hajkias ,“The Muslim Queens of the 

Himalayas : Princess Exchanges im Baltistan and Ladakh ,”Rarm ard TBpet - Pieractiors alonrg Musf Rouies,Anna 

Akasoy ,Charles S. 下 ,Bumett 食 Ronit Yoeli-Tlalim eds. ,Ashgate Publishing,Ltd. ,2011,pp. 249 - 252. 

@ Luciano Petech,77je Kingdorm of Facda 限 : c、 950 -1842 4, 也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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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受到拉达克研究者广泛地引用。然而根据中国新近出版之《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所收
录的军机处满文录副档等相关记录 , 笔者认为 1730 年拉达克的王位继承纠纷 , 实际上与清朝欧
亚情报网的建构息息相关。

政正九年 (1731) 四月斑藏大臣马腊 〈〔Mala, 1674 一 1736) 将颇罗瑚所寄来的一封莹古文书
信译为满文并上奏清廷 , 其中提及拉达克王位继承纠纷的重要线索。这封奏折传递了驻扎在阿里
的颇罗列长子、头等台吉朱尔默特策仆登 ('Gyur med tshe brtan,? 一 1749) 所搜集到的信息 : 

拉达克之尼玛纳木扎汞 , 因年远之故 , 其欲令其次子喇西纳木扎尔继位 , 其长子德中纳
木扎尔争道 ;:“ 拉达克处之旧例 , 尼为长子继位。倘车不令我继位 , 我将从台吉朱尔黑特策
卜登处请来军队 , 与汞等相争 。” 故尼玛纳木扎东方才同属下诸人商讨后 , 令德中纳木扎尔
继位。尼玛纳木扎尔分封喇西纳木扎和东巴克提中等四地 , 令其居之 。.@ 

由此可见作为长子的德中纳本扎尔之所以得以顺利继承拉达克王位 , 并不单纯是因为地方贵族反
对悉西哈屯 , 而是因其凭借清延所支持的阿里藏军势力 , 要挟其父尼玛纳木扎尔与异母弟扎释纳

木扎尔等人。而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在长惧颇罗区家族与其背后之清廷势力的情况下 , 被迫将王
位传给长子德中纳木扎尔 , 而改封次子扎释纳木扎尔以巴尔蔓斯坦。此外 , 若更进一步考量长子
德中纳木扎尔与其母系的卫藏背景 , 以及次子扎杰纳木扎尔及其生母悉西哈字的穆斯林贵族背
景 , 便可理解这场王位斗争的根本原因 , 实际上并非伯戴克等学者所主张之继室对亲生次子的偏
爱 , 而是拉达克王国内部信仰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的两大政治势力的倾轧 , 有具有卫藏贵族血统、
信和仰佛教的德中纳木扎尔最终自然也就获得阿里藏军势力的支持。

考虑到德中纳木扎尔最终之所以能在拉达克王位斗争中胜出 , 主要仍是依赖清廷所支持的阿
里头等台吉朱尔默特策卜登及其父颇罗革的武装势力 , 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其顺利继位之后 , 便立
即积极址使联系清朝。这也是何以在雍正十年 (1732) 三月 , 雍正帝颁予德中纳木扎尔一道论
旨 , 不仅对其 “尊崇 佛教 ”表示 赞许 , 也勉励其效法其父尼玛纳木扎尔与康济戎前事 ,“ 与贝勒
颇罗攻一体劾力 ” 归。雍正帝的这份上论 , 反映了清朝与拉达克关系的两项基础 : 一为 “尊崇 佛
教 ”的 政治话语 , 亦即将满洲皇帝视为佛教护法乃至文殊划萨转世 ;二 是与清廷所支持之阿里
藏军领袖籽罗荞等人的紧密合作。

从现存清代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来文的整体分布看来 , 自朱尔默特策卜登于雍正九年四月襄报
德中纳木扎尔继承拉达克王位以前 , 拉达克情报的传递 , 多由年次邯、后钟琪等负责准噶尔战事
的军事将领所经手。而自 1731 年德中纳木扎尔与清朝再次甬固双边关系后 , 清朝欧亚情报网中
的拉达克一线基本依循着 “时 尔羌商团一拉达克一阿里藏军一颇罗蔓一驻藏大臣一清廷 ”这 条
线路迅速发展。这个情报在一般情况下的传递过程 , 首先由拉达克方面派人前往叶尔闫进行贸

@ 满文 Bakdqi, 即藏文巴勤担 (Sbal Hi) 之音写 , 今称巴尔送斯组 〈(Baltistan) 。
@ 满文原文 :“ladak i nima namjal ,se sakdaka turgunde,ini jacin jui rasi namjal be sirame tebuki sehede ,ini amba 

jui dejung namjal temgeme glisurehengge ,ladak bai fe kooli gemu amba jui sirambihe ,aika minde siraburaku oci,bi 

taiji jurmadq ceden ci cooha be baj 寺 ,suweni baru temgemhbi seme gjisurere jakade ,nima namjal teni ini fejergi geren i 

emgi hebdeme gisuref ,dejung namjal be sirabume tebuhe,bakdi i jergi duin babe dendeme buf ,nima namjal ,rasi 

namjal de tebuhe sehebi.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 册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 , 雍正九年四月十三日 , 第 40 一 41 页。齐光已于笔者之前先刊登此封文书翻译 , 惟翻译、行文
与分析有所出人 , 参看齐光 :《 拉达克与 18 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 》,, 第 24 页。

图《清实录 》:“ 论喇达克汗德中纳木扎尔 ...... 尔德中纳木扎尔 , 息使向办理藏务大臣等呈称 : 臣惟以办理国
事 , 尊崇佛教 , 量力行走 , 探取叶和尔启木、准噶尔处信息 , 报知贝勤颇罗一 , 转行奏达 , 乞早降恩论等语。
腾览之甚为嘉悦 , 从前因和尔父尼玛纳木扎尔与贝子康济竹同心报部 , 腾已沛恩喜 , 今尔亦效法尔父 , 与由
勒颇罗区一体劾力 , 甚属勤劳。亚后益加昌揭 , 以绍前徽。。《清世宗实录》卷 116, 雍正十年三月已卯。同
段文字亦收录于《平定准噶尔方略》卷 23, 第 21 一 22 页。

36 



易 , 同时为清朝定期收集以准噶尔为核心的相关情报 ; 随后拉达克王以藏文文书的形式 , 并通过
临近拉达克的阿里藏军递交颇罗 项, 再由精通蒙藏双语的颇罗一译写为症文中 , 传递给驻藏大
臣后译为满文并以奏折的形式寄往清廷 .@ 现存清代档案中的满文拉达克来文 , 多数分布在 1731 
年德中纳木扎尔掌权之后 , 这似乎并非由于档案十灭等偶然因素。相反 , 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出清朝通过其所支持之阿里藏军介人 1730 年拉达克王位继承纠纷 , 扶植亲近卫藏、信仰佛
教的德中纳木扎尔一系 , 从而确立拉达克在其欧亚情报网中的位置。

在比正九年上半年政正帝与新任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重申双边关系后 , 拉达克继续向清朝
方面提供了关于准噶尔的相关情报。值得注意的是 , 在雍正九年至政正十年底之间 , 拉达克方面
向清朝数次通报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曾派遣一位名叫纳辛巴巴 (Nasin baba)@@ 的使者率团经
由叶尔羌、拉达克一路 , 前往拜见一位名叫巴趾汗 〈(baja han) 的首领 。@@ 对于这号人物 , 虽然
前人稍有涉及 , 却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有人认为这位巴咱汗指的是印度西北一位名叫 “ 巴
沙尔汗 ” 的地方领袖 ,@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证据不足 , 有待商检。笔者认为 , 所谓的巴咱江
并非统治 “ 巴沙尔 ” (Bashahr)@ 的地方王侯 , 而是波斯文 “ 帕夏 ” (padshah) 的音写 , 意为
“大 皇帝 " 思。满文档案中兽多次使用 “ 巴明汗 ” (baja han) 或者 “ 巴恰汗 ” (baca han) 图来指

代当时印度与伊朗的统治者 @@, 由此可见 “ 巴咱汗 ”并 菲是 “ 巴沙尔 ”(Bashahr) 这个印度旁泪
普地区小邦的君主。

那么波斯文中的皇帝 “ 帕夏 ” (padshah ) , 又是如何转变为满文中的 “ 巴咱 / 巴恰 ” (bajav 
baca) 的呢 ? 二者中间的音变差异 , 很明显与 18 世纪藏语中的波斯文借词 “ 巴恰 ”(pa cha) 有
关。检阅成书于 1733 年的《颇罗攻传 》, 可以发现该书作者多卡策仁旺杰 (Mdo mkhar tshe ring 
dbang rgyal,1697 一 1764) 在回顾 1683 年西藏与拉达克战争时 , 曾经提到当时拉达克王曾献上黄

金请 “ 巴恰王 ” (pa cha'i rgyal po) 派兵前来对抗噶尔丹策旺所率领的蒙藏联军 , 许多无束的拉达
克地方百姓因此被据去 “ 巴恰之地 ” (pa chai yul) , 而被迫改信和伊斯兰教。曲《鼎罗革传》中在
此所提及的 “ 巴恰王 ” 与 “ 巴恰之地 ”, 实际上是指代英卧儿皇帝与莫卧儿帝国。此外 , 藏传佛

@ 17 至 18 世纪卫藏地区贵族多有通晓莹藏双语之人 , 这一现象应为和硕特汗廷蒙藏二元政治之遗产。如客仁
班智达丹增班珠尔 〈Rdo ring bstan 'dzin dpal byor, 1760 - ?) 于 1792 年前往北京亩见乾隆帝时双方便是以蒙
古语交流 。RElliot Sperling ,“Awe and Submission: A Tibetan Aristocrat at the Court of Qianlong”,77Je 1niernaiional 

Bistory Review XX,no. 2,1998 ,Pp. 325 -335. 

四和孔令伟 :《 拉达殉与清朝对准噶尔与中亚的情报搜集一一以军机处满、藏文档案为中心 》,《 帝国与族群 : 第
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会议论文集》 ,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16 年 8 月 20 日。齐光 :《 清朝的准路尔情报

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珍家族 》,《 中国边覆民族研究 》2016 年第 10 辑。
团满文 “Nasin baba” 即波斯 / 突邑语人名 “Nasim baba” 的音写 , 此人为叶尔羌一带的穆斯林商团领袖 , 曾代

表准噶尔汗国在 1730 年代初出使莫卧儿帝国 , 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地位显赫。其人其事 , 有待日后详考。
齐光 :《 拉达克与 18 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 》, 第 96 一 99 页。
齐光认为 :“ 巴扎汗 , 亦称 “ 巴沙尔汗 , 是印度莫卧尔帝国西北部一个邦国的君主。这位巴扎汗曾在 1683 
年前后噶尔丹策旺和了尔丹的联军征服拉达克时协助过噶尔丹策旺 , 准噶尔可能是在那时与巴扎汗建立友
好关系的 。” 齐光 :《 拉达克与 18 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 》, 第 96 一 97 页。
在印度旁谴普 (Punjab) 地区北部 , 约在今日金瑞尔 (Kinnaur) 与西姆拉 〈Shimla) 县一带。
这个词是由古波斯文前缀 pati - ( 主宝 ) 与 shah ( 王 ) 所组成。

满文 “ 巴咱 ”(baja) 又作 “ 巴恰 ”(baca) 的例子 , 见本文第 42 页注作与第 46 页注名。
“ 巴咱 / 巴恰汗 ” 被用来称呼莫卧儿盖帝的例子甚多 , 详见下文 ;, 指代伊庆君主的例子 , 见本文注释第 43 页
注 @@ 与第 44 页注〇。
Mdo mkhar ba tshe ring dbang rgyal , 记 colf mi deng po riogs pg 87od pg ' 语 ea ER 埃 da bai gtam,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1,p. 39. 多卡夏仲 , 策仁旺杰 : 《颇罗一传 》, 汤池安译 ,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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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宁玛派高僧吉美林巴 (Jigs med gling pa, 1730 一 1798) 在 1789 年撰写的《南方印度之论 : 八观
明鉴》中 , 也曾多次使用 “ 巴加 ” (pa ca) 一词来称呼中国 〈tsi na pa ca, 支那皇帝 ) 、莫卧儿
(ti ling pa ca, 德里皇帝 ) 与奥斯曼 (rum pa ca , 罗马皇帝中 ) 帝国的统治者 .@ 由此可见藏文文

献中的 “ 巴恰 / 巴加 ” (pa ehav pa ca) , 实为波斯文 “ 帕夏 ”〈padshah) 的音写。和需要注意的
是 ,18 世纪的拉达克寄往清朝的情报 , 原件多使用藏文书写 , 随后才被转译为蒙古文、满文 , 
因此满文档案中拉达克情报所记载的 “ 巴咱 / 巴恰 ” (baja/ baca) , 其实是当时藏文 “ 巴加 / 巴
恰 ”(pa ca pa cha) 的音写 , 而最终满文中的巴咱汗又加转被载人汉文官书 。@ 

要言之 ,18 世纪满文文献中所谓 “ 巴咱汗 ”的 来源 , 大致可以简化如下 : 波斯文 “ 帕
夏 ”(padshah) > 藏文 “ 巴加 / 巴恰 ” (pa cav pa cha) > 满文 “ 巴 用/ 巴恰 ” (baja/ baca ) 。

这个称号并非一般地方诸侯所能使用 , 而是莫卧儿或波斯皇帝的头衔。笔者认为 ,1730 年代
初噶尔丹策零遗使联系的巴昨汗 , 正是莫卧儿帝国第十二任皇帝穆罕默德沙 (Nasir-ud-Din 
Muhammad Shah,1719 一 1748 年间在位 ) , 而这点在满文档案中也能获得验证。厂正九年

(1731) 七月拉达克王寄予颇罗莆的一份情报中 , 指出噶尔丹策零之所以派遗纳辛巴巴率团前

往巴咱汗处 , 主要目的之一是为 “ 献庆栅玛玛沙汗即位之礼 "@@, 而此处满文档案所提及的
“ 玛玛沙汗 ” (mamasa han) , 正是当时莫卧儿和 皇帝“ 穆罕默德沙 ”(Muhammad Shah) 的音

写 .@ 除此之外 , 在雍正十年底至十一年上半年间 , 拉达克又打听到纳辛巴巴使团返回准噶尔
后的情况。

从准噶尔处焉发至巴响汗之使者纳辛巴巴返回 准噶尔后 , 巴咱汗、拉达克汗并无派遗使

者往准噶尔。令纳辛巴巴着喀齐之服 , 随从着拉达克之服 ; 将纳辛巴巴充作巴响汗之使 , 随
从作拉达克之使 , 众人心中以为其来见唱尔丹策零 , 以此伴装行骗 , 其奸计是招扬如巴咱汗

四藏文 rum 借自波斯文 rm, 源自中世伊妆语族对东风马帝国的称谓 , 《魏书》《隋书》《旧唐书》作 “ 拂穆 ”, 
后又被用作小亚细亚地区的代称 。15 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后 , 又被用来指
代奥斯曼帝国 , 明代汉文文献作 “ 和鲁米 " 。关于中外学者对该词源的解释 , 见张绪山 , 《“ 拂穆 ” 和名称语源
研究述评 》, 《历史研究 》2009 年第 5 期。

的 Jigs med gling ba,VJigs-med-gling-pas“Discourse on 1ndia” of 1789: 4 Critical Edition and 4nnotated 77ansiation of 

tjpe Lo-pjyogs rgya-8gar-gy11 Stam prtag-pa pr8gyad-iyi me-iong,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qies of 

ICABS ,1995 ,pp. 35 一 36 ,38 -- 47. 

图《平定准噶尔方略》裁 , 蓝隆十二年 〈1747) 初 , 拉达克派遗至叶尔羌的探子曾被 “时 尔羌回子头目唤去询
问天竺巴巴咱汗 〈enetkek i badza han) 及土伯特藏信息 ”。《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 50, 第 6 页。《平定准噶尔

方略》中的这段汉文所对应的满文档案 ,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迄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7 册 ,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 第 189 页。笔者在此主要考证 18 世纪前半期藏、
满、汉中关于波斯文 padshah 的转借 , 此时期主要指莫卧儿与波斯皇帝。这个词在 1791 一 1792 年廓尔喀战

争以后 , 再度以 “第 哩巴察 ”( 德里皇帝 ) 等形式出现在清代文献中 , 然而这时所指已经转变为印度的英国
殖民者 , 识者宜当详察 。Matthew Mosea 曾对 1790 年代以后 “第 里巴寨 ”在 清代文献中的流传进行了深刻的
讨论 , 惟其对于该词在 18 世纪上半叶传人清朝始末与相关历史背景着墨不多 。Matthew Mosca, 玉 om 及 omiier 
Policy io Foreiem Policy: THe Oruesiion of 1adia and ie Jansormnaotor of Ceopolitics Org Chznra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0 - 146 有 261. 

国满文原文 ; “mamaga han besergen de tehe urgun i doroi beleg jafambi. ”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 比正九年七

月初五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档案号 : 03 -0173 - 1117 - 009。 乌兰巴根曾利用这份满文档案对拉藏
汗之子苏尔扎的问题有过精彩的分析 , 惟对于巴咱汗与玛玛沙汗并无展开讨论。乌兰巴根 :《 准清争夺西
藏的余韵 , 召地立汗问题 》,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2018 年第 9 辑 , 第 158 页。

加 ”穆罕默德 沙早于 1719 年即位 , 准噶尔迟至 1731 年遗使献贺礼 , 主要应是为与莫卧儿帝国建立关系的一种
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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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部、拉达克人等辟亲善遗使 , 答令哈萨克等回子闻后分力提防 。@ 
这份满文奏折中 , 提到了纳辛巴巴从莫卧儿帝国回到准噶尔后 , 穿着 “ 喀齐 ”的 衣服伴装为称
罕默德沙的使丐 , 而准噶尔人的目的在于宣扬自己与莫玮几帝国这样的强大伊斯兰势力通使友
好 , 借此让哈萨克等周边穆斯林势力误以为莫卧几帝国有可能出兵支援准噶尔。如前所述 , 这份
档案中出现的满文 “ 喀齐 ”(kaci) , 无疑对应于藏文 “ 喀切 ”(kha che) , 即自 1720 年代以来清
朝档案里数次出现的 “ 哈齐 ” , 指的正是莫卧儿帝国。清朝对于莫卧儿帝国的认识 , 也随着 1730 
年代初期以后清朝与拉达克之间情报往来而更加座刻。

随着 1730 年代初期清廷、阿里藏军与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三者之间合作关系的确立 , 清
朝所部属之欧亚情报网中的拉达死一线逐步发展。即便自 1734 年后 , 清准双方进入议和阶段 , 
清朝却没有停止利用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的活动 。1734 年的清准议和 , 则又与 1732 年清军在
额尔德尼召之役击败准噶尔人有关 。@ 雍正十一年 , 在清廷的授意下 , 颇罗天派忠其手下额尔克
朝死图与达尔汉宰桑两人前往拉达 到, 希望拉达殉人能够通过向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穆斯林
散播清军已在额尔德尼召痛击准噶尔人的情报 , 进而扩散至准噶尔汗国的周边各族群 , 使其腹背
受敌。印对于颇罗葡的这个要求 , 拉达克王在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以藏文书信的形式回复给颇罗
开 , 随后转由驻藏大臣马腊以满文奏折的形式连同拉达殉寄来的藏文原信一同寄往清廷。这一组
由马腊经手的满文奏折 , 已影印收录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 》,@ 笔者在 2015 年 8 月间在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折件》中发现并解读了这封满文奏折所根据的拉达交藏文
原件《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予贝勒颇罗王之藏文信 》@。 根据拉达克王寄往颇罗珍的藏文书
信原文 , 可以得知在额尔德尼召之役后 , 拉达克王曾经派遣两位间谍与一位前往叶尔羌名叫哈瓦
斯伯克 @ 的商人同行 , 准噶尔人从喀尔喀西撤后 , 不仅在正面战场遭遇清军的追击 , 还得面对叶

人满文原文 :“jun gar i baci,baja han de takiraha elcin nasin baba ,jun gar de amasi isinaha manggi,baja han ,ladak 
han umai jun gar de elcin takiraha ba aki bime ,nasin baba de kaei ji etuku etubuft ,kutele sebe ladak i etuku 

etubufi ,nasin baba be baja han i elcin ,kutule sebe ladak han i elcin obu 和 ,geren i feniyen i dolo galdan cering be 

acaha be tuwaci,cohome holtome arbugame,baja han 1i amba aiman,ladak i urse gemau inde hiwaliyafi elcin takiiraha 

seme ,algigame hasak i jergi hiidz se donjiha manggi,hisun dendebume seremgekini sere jalingga arga. ”中 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 册 ,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第 15 一 16 页。齐光与乌兰巴
根都曾使用过这份档案 , 惟与笔者译文与讨论议题有所出人 , 敬请读者比对参考。如齐光译文作 :“ 且令纳
六巴巴穿克什米尔服装 ”, 将此处应作莫卧儿帝国的 “ 喀齐 ” 译为 “克什米尔 "” 。齐光 : 《清朝的准噶尔情
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王家族 》, 第 9 一 100 页。马兰巴根 : 《准清争夺西藏的余章 : 召地立汗问题 》, 第
163 页。

@ “关于 额尔德尼召之战的详细经过与分析 , 参 Peter Perdue,Cjine Marcjies esi: THe 0Oing Conguest or Ceniral 
Eurasrw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p. 253 - 260. 

齐光 :《 拉达克与 18 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 》, 第 101 一 102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 册 , 夷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 第 362 一 364 页。
《军机处满文录副 》, 无年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档案号 : 03 - 0173 - 0945 -001。 这封藏文文书原件
保存在一个信封中 , 上面以满文书写《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耶贝瘟颇罗葡之藏文信》 (Ladakh i dejung 
namjal ,beile polonai de unggihe tanggiit bithe) 。原信以藏文草书 (hyug yig) 书写。

@ 此人名在拉达克寄来之藏文原件中写作 “ha was sbig”, 满文奏折音写为 “Hawai bek”。 藏文 “ha was” 即阿
拉伯文教名 ”hawass "的 音写 , 然而由于各地口语差异 , 拉达死语将后加字读出作 “ 哈瓦斯 ”, 卫藏方言则

读作 “ 哈维 " , 满文奏折应该是根据炎罗王所使用的卫藏方言音写而成。这位哈瓦斯伯克曾在拉达克与莫臣
儿往来贸易中扮这非常关键的角色 , 详见下文论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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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邯、哈萨克、和硕特与土尔雇特等周边势力的反攻击。中 1733 年底寄达清朝的这封珍贵的拉达
克藏文来文 , 也贴切地反映出 1734 年准噶尔人最终与清朝方面展开议和的历史脉络。

五 、1734 年清准和谈与拉达克情报网的延伸

1734 年不仅是清准走向和谈的转折点 , 同时也是拉达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根据拉达

克史料 ,1733 年巴带斯坦斯卡杜 〈Skardu) 地方 @ 的首领人侵卡普卢 〈(Khaplha) 四。由于老国王
尼玛纳木扎尔的继室悉西哈屯出身自卡普卢贯族 , 其叔父卡普卢首领道拉特开 (Daulat Khan ) 
向拉达克求援 , 德中纳木扎尔因此派兵援助卡普卢 , 最终成功驱逐斯卡杜的人侵者。这场战役巩
固了拉达克对其巴贡斯坦边绪的控制。随后在 1734 年 , 由于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与悉西哈屯希
望将王女扎释旺母 〈Bkra shis dbang mo) 嫁给信奉伊斯兰教的基什特瓦尔 (Kishtwar)@ 首领 , 
受到德中纳木扎尔的强烈反对。拉达克王室因为婚配与宗教问题爆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内部矛盾 , 
最终导致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与新国王德中纳木扎尔决异 , 尼玛纳木扎尔随后搬至蒙贝
(mulbhe) 城 @ 与先前被分封至巴蒂斯坦的次子扎释纳木扎尔同住 -@ 这些拉达克史上关键的历
史事件 , 在满文档案中也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线索 , 可与拉达克史料相互参照。

雍正十二年 〈1734) 九月间 , 由于拉达克方面在当年一直未曾传递情报给清朝 , 这使贤罗
莉心生疑惑 , 因此再三致书拉达克王询问情况 , 但迟未获得回复。颇罗医通过在阿里噶尔宗
(Sgar rdzong) 驻扎的藏军 , 得知原来当时拉达克发生了边界碾争 ;“ 拉达克尼玛纳木扎尔继宣之
母家的卡普卢 (kabula)@ 人等 ,为 巴勒提 (Baldi) 人所侵之时 , 德中纳本扎尔亲自领拉达克兵
前去 , 故无回信 。” 轩随后颇罗莉又再三去信询问拉达克方面情况 , 终于先后获得德中纳木扎尔
王后布里旺姆 〈Bu khrid dbang mo) 、拉达克噶伦贡了噶彭措 (Kun dga phun tshogs)@、 新国王德
中纳木扎尔与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等人的回信 , 颇罗玫最终将这四封拉达克寄来的藏文信件翻译
后交给驻藏大臣马腊 .@ 这一组文书为了解 1734 年拉达克与清朝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
除了 1733 年拉达充与巴蒂斯坦之间的战争外 , 这组文书也反上映了当时拉达克内部的其他重要事
件。如噶伦贡噶彭措曾提及 1734 年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与新国王德中纳木扎尔分居一事 :“ 老省

@ 1733 年《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予贝勤颇罗莉之藏文信》中称 :“ 在喀尔喀处大皇帝之大军击败准噶尔 , 
残兵逃回自家 , 势力误微 , 尤萨尔羌、了哈萨克、和左特、土尔雇特诸族将抗击之 。” 藏文原文 : “khar kha 
phyogs su gong ma chen poi dpung chen 下 rdzong 'gar 'phams shing/ phros rang yul du bros pas gshed mo med par 

song ba dsgos yar gin,kha sag,kho shod , thor khod ris gshed mob ton nas ngo log//”《 军机处满文录剧 》, 无年

月 ,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 档案号 : 03 - 0173 -0945 -001。 
今巴基斯坦北部斯卡杜县一带。
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冈切 〈Ghanche) 县。
位于今日印度北部查度克什米尔邦下辖基什瓦 〈(Kishtwar) 县一带。
今称 Mulbek, 在今日印度北部查席克什米尔邦卡尔吉尔 (Kargil) 县境内。
Luciano Petech ,7He Kiznegdorm or Eudaj 太 : c,950 -1842 4. 刀 , pp, 9S -98, 

满文中的 kabula ,其实 就是巴尔带语 “ 卡普卢 ”(Khaplu) 的音写。
满文原文 ; “ladak i nima namjal ji sirame gaiha sargan ji dacan k'abula sere urse be,baldi urse dailame jihede, 
dejung namjal beye ladak i cooha be gai8 genere jakade ,karu bithe jiheka.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

满文档案汇编》第 3 册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 懂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 430 页。
此人是尼玛纳木扎尔与德中纳木扎尔在位期间拉达克王国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 相关事迹见 : Luciano Petech, 
THpe Kipnegdom of Ludo 太 : c. 950 - 1842 4. 户 ,pp,102 -108.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 册 , 第 432 一 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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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修新居 , 前往苏里克 〈surik) 中地方 , 现住稳比 (maulbi)@ 之地 , 与德中纳木扎尔之弟扎西
纳木扎尔 (jasi namjal) 及其母 @ 一同居住该地 。"@ 由此可见 , 清廷通过颇罗天的积极探听 , 对
于拉达克内部的重大政治情况兽有非常深刻且及时的认识。

除了拉达克的内部政局 ,1734 年的这组书信也向清朝传达了许多关于莫卧儿帝国的相关信
息。如在递交这组书信的同时 , 拉达克方面也旦上和贡章 , 其中包含 “ 喀齐之绸引 ” (keaci 1i 
suje) 马 , 即莫卧儿帝国的丝绸。了噶伦贡了噶彭措又提到拉达克当时曾积极与莫卧儿帝国展开贸易关
系 : 

又我等将喀齐之处回子等商道妥善防守之计 , 与办理喀齐之地回子事务之人再三商议

后 , 呈书巴咱汗 , 并获回信。或因巴咱汗之处回子大更甚 多, 至今尚无明白消息回报。那位

去年曾经此道从赫都丹 〈Hedudan)@ 地方而行 , 名也输百信克 〈Habai bek)@ 之回子来
了。哈百伯克云 :“ 我等不久将抵达 。” ...... 去年厄纳惑可克 〈enetkek)@ 之巴咱汗寄来思
党我等之书、服饰等赏赐 , 并打探消息。今年出发者确实已抵喀齐地方 , 将于九月来到拉达
克 。@@ 

噶伦贡噶彭措的呈文明确指出 1734 年拉达克方面兽就维系商道安全一事 , 与莫卧儿帝国的官员
进行协商 , 甚至接受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沙赏赐的衣物 , 而拉达克史料中也曾记载 1736 年左右
德中纳木扎尔曾获穆罕默德沙赐予锦宫诏书 (khartta) 与荣誉袍 (khil'at)@@, 足见 1730 年代拉达
克王国与莫卧儿帝国在政治上有相对紧密的交往。此外 , 拉达克王室曾经与一位来自痕都斯坦、
名叫 “ 哈百伯克 ”(Habai bek) 的商团领袖进行合作 , 而其当时即将在九月抵达拉达克。事实上

这份满文档案中提及的去年兽从痕都斯坦前来拉达克的 “ 哈百伯克 ”, 人也正是前一年 (1733) 额
尔德尼召之役后曾经掩护两位进和人叶尔芜刺探准噶尔情报的拉达克探子 , 并且于 1733 年藏历九

@ 此处应作 “ 普里克 (〈purig) , 即今日拉达克卡基尔 (Kargil) 一带。可能是满文字头 “pu” 在抄写时误作

加即前注之壮贝城 (mujbhe) 。
国即扎释纳木扎尔与悉西哈屯。
动 满文原文 ;: “sakda han iee boo weileki seme surik i bade genehe bihe, te mulbi badqde tehebi,dejung namjal i deo jasi 

namjal ini eme sasa ubade tehebi.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 册 , 雍正十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 , 第 434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 册 , 懂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 434 页。
满文 “ 替都丹 ”(Hedudan) 即波斯文 “ 痕都斯坦 ”( Hindastin, 印度 ) 之音转。
藏语卫藏方言经常有 “wa” 与 “ba” 混用的现象 ,在 此连带影响到满文奏折的 书写 , 根据满文档案的历史
脉络与藏文音变规律 , 可确认 1734 年这份满文档案提到的 “ 哈百伯克 ” (Habai bek) , 与前述 1733 年《拉
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予贝勒颇罗莉之藏文信》的 “了 哈瓦斯伯克 ” (ha was sbig) 及其满文翻译 “ 哈维伯
克 ”(Hawai bek) 实际上为同一人。要言之 , 满文奏折的翻译部分都是根据藏文 “ha was sbig” 的卫藏读音
音写而来 , 甚阿拉伯文教名的原始读音应作 “ 哈瓦斯伯殉 ”。 
蒙古文和满文对印度的称呼。
满文原文 ; “Jaci bade hoise se hodagara jag5n be saikan seremge sehe arga be,be dahin dahtimn i k'aci bai hoise 1i 

baita be icihiyara niyaljma de hebegef ,baja han de bithe alihuha,karu bithe jimbi sembihe,eici baja han 1i bade 

bisire hoise ambakan hafasa jabdu o 人 ,tetele getuken mejige karu jiheki,tere,dujleke aniya ere jugin 1i hadudan 1i 

baci genehe ,habai bek sere hoise jimbi seme onggolo hoise jihebi,habai bek be goidarakia jimbi sembi......: duleke 

aniya enetkek i baja han,menmbe gosime bithe etuku kesi unggihe sehe mejige be donjiha bihe,ere aniya jihengge 

yargiyan k'aci i bade isinjiha sembi,uyun biyade ladak de jimbi.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

汇编》第 3 册 ,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 434 页。
@ 曙 Luciano Petech,77je Kingdorm of Facda 限 : c、 950 -1842 4. 万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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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随探子一同返回拉达克的那位哈瓦斯伯克。中这位险瓦斯伯克不仅频繁往来痕都斯坦、拉达克
与叶尔羌之间 , 而且与拉达克官方有直接的联系渠道 , 并曾掩护拉达克探子出人叶尔羌以便收取
准噶尔情报。这些行动都为构筑清朝宏大的欧亚情报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 , 清朝方面关于莫卧儿帝国的称呼 , 也随着穆斯林商人与拉达克王室的合作而开始丰富
起来。除了藏文 “ 喀齐 ” , 源自波斯文的 “ 痕都斯坦 ” 也开始进入清朝的视野。先行研究认为直
到乾隆年间为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 痕都斯坦 ”方才 首次上映人清朝官员的眼帘 外, 关于这点似乎
值得再重新思考。实际上 1734 年通过拉达克与莫卧儿帝国的贸易往来 , 拉达克寄往清朝的情报
中早已提及 “ 痕都斯坦 ” 。不仅如此 , 清朝在 1720 年代以降 , 就开始通过拉达克认识到莫卧儿
帝国的强大 , 而 1734 年拉达克噶伦贡障彭措又再次指出 “ 巴咱汗 ” 手下 “ 回子大吏甚多 ”, 指
的应该就是莫卧儿帝国内各地的地方公侯。除此之外 , 当时已迁移至巴蒂斯坦的老国王尼玛纳木
扎尔 , 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到了莫卧儿帝国的情况 : “ 今厄纳武可克巴了卜汗之处 , 内外臣民皆安
人逸 " 轧 , 也反映出当时莫卧儿帝国在周边国家心中的强大形象。

实际上 上, 清朝通过拉达克所构筑的情报网 , 并不只有 “时 尔羌一拉达克一莫卧儿 ” 这一条
单线 , 而是通过拉达克交通中亚与南亚的特殊地理位置 , 广泛吸收往来的商团作为消息渠道 , 进
而扩大情报来源。除了前文提及的叶尔羌外 , 喀什则尔、布了哈拉与撒马尔罕等中亚商业重镇所流
通的许多情报 , 都经由莫卧儿帝国与中亚之间的长途贸易商队 , 被带往位于南亚与中亚地区之间
的拉达克 。18 世纪莫甲儿、时尔芜、准噶尔乃至中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商业网络之兴盛 , 可能远
超过今人的认识。如德中纳木扎勒在乾隆三年 (1738) 四月向清朝襄告从喀什凡尔返回莫卧几
帝国的回回商人处所打听到的情报

前往哈什哈尔之地贸易之喀齐人等 , 在回程时抵达我拉达克之地 , 其言 , 名为布哈拉
(buhar) 之地其边界处来了许多厄和鲁特蒙十 , 或为准噶尔人 , 或为土尔雇特人 人, 未能知晓。
又闻 , 此到来之众人中 , 又挑选少数人 , 遗至厄纳蕊可克巴察汗跟前 .Q@ 

这段情报不仅反映出当时莫卧儿帝国的商团曾前往喀什噶尔等地进行贸易 , 更反映出 18 世纪上
半叶卫拉特蒙古人与穆罕默德沙治下的莫卧儿帝国之间存在着通使关系。也正是准噶尔汗国与葛
卧儿帝国之间的联系 , 使得清朝在 1740 年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南亚次大陆。

六 、1740 至 1748 年间准噶尔进藏熬茶与拉达克情报网的监控

从 1734 年清准展开议和起 , 直到 1755 年清朝出兵攻打准噶尔之间 , 当时的内亚世界维持着

@ 这位哈瓦斯伯克连续在 1733、1734 两年都预计在阴历九月从印度前往拉达克 , 似乎是当时商团根据季节气
候的一种精密计算 , 而非偶然 。1733 年《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耶贝勒颇罗列之藏文信》称 : “此 二人
( 拉达克探子 ) 与在叶尔羌行商 , 名叫哈瓦斯人克之零散商人一同于九月底抵达 ( 拉达克 )”。 藏文原文 ;: “ 
"ii khai mi gnyis po yar gin 多 ji tshong pa ha was sbjg zer ba'i tshong pa thor bu dang bcas zla 9 mjug la byor.”《 军

机处满文录副 》, 无年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档案号 : 03 - 0173 - 0945 - 001。 满文部分见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性满文档案汇编》第 2 册 ,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 364 页。

@ Matthew Mosca,From 有 ontier Policy 加 Foreign Policy: Te Ouestfzon of ndie ang be Tarsformation of Ceopolitics 矶

Qing Cizra,p. 76. 

国满文原文 :“ene enetkek baja han i bade,tulergi dorgi gubci albatu elhe jirgame bi.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绪满文档案汇编》第 3 册 ,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 436 页。
国满文原文 : “hasihar i bade hidagame genehe kaci ji urse,amasi marire de,meni jadak i bade isinj 据 alahangge, 

buhar gebungge ba i jecen i baqe let monggu kejine isinjihabi,eici jun gar i miyalma,eici turgait i niyalma be sarka, 

geli donjici ,ere jihe amba feniyen ji niyalma dorgicl,geli komsokon niyalma silga 和 ,enetkek i baca han i jakade 

takirambi sembi sehe.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 册 , 蓝隆三年四月九日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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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和平的局面。在 1740 至 1748 年间 , 清朝曾三次开放准噶尔人藏熬茶。中然而清朝虽准许准
噶尔人人藏熬茶 , 却同时也通过拉达克情报网对之进行严密的监控。自 1731 年以来一直与清朝
保持合作关系的德中纳木扎尔于 1739 年过世 , 自 1740 年以后 , 拉达克王国的政治实权转移至王
后布里旺姆手中 .@ 而布里旺姆也因此承担了清朝欧亚情报网中的重要角色。乾隆五年 (1740 ) 
九月 , 布里旺姆曾向清朝方面报告自准噶尔前往拉达克之商团的动向 : 

自准噶尔地方以名阿变伯克之回子为首 , 带二十帐一百人 , 从叶尔羌而行 , 于本年七月
十一日前来拉达克地方贸易。据告称 : 我等去年十月自准噶尔之伊香游牧地启程 , 至叶尔羌
过冬 , 雪融之后 , 始方起程至此。我等闻得 , 厄纳或可克之巴咱汗与额林 (erin) 之巴咱汗
彼此交显构妊 , 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特命我等伴作贸易 , 乘机打听彼等谁人得胜 , 返回京
报。四

由拉达克提供的上述情报纪录可知 , 噶尔丹策零兽经派遣一位名叫阿阎伯克的穆斯林商人率领百
人左右的商团 , 从伊犁出发 , 一路经由叶尔羌抵达拉达克。这个商团除了表面上进行贸易活动
外 , 也肩负着路尔丹策零所交付的特殊任务 : 打探 “ 厄纳起可克 ” 与 “ 额林 ”地 方两位巴咱汗
之间的战争情况。这里除了 “ 厄纳武可克之巴咱汗 ”, 即当时的莫卧儿皇帝称罕默德沙之外 , 准
踢尔商团还提到了一位 “ 额林之巴咱汗 ”。 满文中所谓的 “ 额林 ” (erin) , 其实就是 “伊朗 ” 
(ian) 的音写 ; 至于 “ 额林之巴响汗 ”, 指的则是当时伊朗的统治者阿夫沙尔王朝 〈Afsharid 
dynasty) 的开国君主纳迪尔沙 (Nadir Shah Afshar,, 1736 一 1747 年在位 ) 。

如果把这份满文档案中的拉达克情报放置在全球史的脉络中来理解 , 可以进一步发现当时整
个内亚世界与清朝 , 对于南亚及中东世界有相当惊人的认识 。1738 年 , 伊朗的纳迪尔沙在征服
汉达基王朝 〈Hotak dynasty) 最后的据点坎大哈 〈(Kandahar) 后 , 将扩张的雄心投向当时逐渐训
败的莫卧儿帝国 。1739 年 2 月 , 纳迪尔沙赢得了关键性的卡尔纳尔之战 〈(Batle of Karnal) , 得
以痛击莫卧儿大军 , 最终下领其首都德里并大肆揽掠。纳迪尔沙甚至从穆罕默德沙手中夺取了被
视为莫卧儿帝国皇权象征的孔淮宝座 (Takht-i Tavis) , 此后莫卧儿帝国逐渐走向训败 , 这是 18 
世纪南亚史上最为关键的历史事件之一 .@ 值得注意的是 , 远在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最晚在乾隆
四年十月 〈1739 年 11 月 ) 以前 , 已经得知阿夫沙尔王朝与莫卧儿之间的战事 , 并且和急于打听双
方胜败情况 , 因此特别派遗阿亥伯克为首的穆斯林商团从伊犁一路潜行至拉达克以刺探情报。清
朝也得以在 1740 年通过拉达克对准噶尔商团的观察 , 了解到关于当时南亚次大陆的重大变化 , 

@ 中外学者利用《熬茶档》所进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 参见郭美兰 :《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与准噶尔史
研究》《从清官所藏满文档案看准噶尔紫十赴藏熬茶活动》二文 , 均收入郭美兰 :《 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 》,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 年 。Peter Perdue,“Tea,Cloth,Gold,and Religion: Manchu Sources on Trade Missions 
From Mongolia to Tibet, ”zute 1zperial Cjina 36, no 2,2015 ,pp, 1 - 22. 

Luciano Petech,77e Kingdom of Lauda 太 : c.、 950 ~ 1842 4 已 ,pp. 99 ~ 100. 

满文原文 ;:“jun gar i baci ahai bek sere hoise be dalabufi orin maikan ,tangit niyalma be gaibufi yarkim dern 
yabume ,ere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emu de ladak i bade huiqagame isinjiha ,alarangge ,be tujeke aniya juwan biyade 

由
所

jun gari 让 inukte ci jbraf,yarkim de isinj 氨 tuweri hetuhe ,nimanggl wenehe manggi,teni ebsi jurafi jihe,meni 

donjiha bade ,enetkek i baja han,erin ji baja han 1i emgi jshunde eheref dain banjinaha seme donj 违 ,meni ta 过

galdan tsering cohome membe biqagara arame ,ere jldun de ,ceni we ya etehe gaibuha be dacilafi amasi j 未 alakini 

sehe.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 册 , 乾隆五年九月十六日 ,第 318 页。《熬茶档》中乾隆五年十月二

十九日的一份满文奏折中 , 也抄录了此份内容 , 马者汉译系参考 2010 年出版之《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修改而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册 , 上海圳籍出版社 ,2010 年 , 第 66 一
67 页。

霹 Satish Chandra,Paurtfies and Poiiizcs ai ie Mughal Cort,1707 -174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p. 280 - 

292, Ernest Tucker,“1739: History ,Sef ,and Other in Afsharid Tan and Mughal India, ”arianmn Studies ,vol. 31 , 

no. 2 (1998 ) ,pp. 207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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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于今日史家如何重新认识清代中国、内亚、南亚乃至于中东的跨区域信息交流具有极为
重大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 ,清朝、准噶尔与拉达克之间的情报传递 , 除了行走于中亚与南亚之间的穆斯
林商团外 , 藏传佛教僧人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如 1740 年代一位拉达克出身的喇嘛噶津仁
钦 〈(Bka' drin rin chen) , 便曾牵动清朝、拉达克与准噶尔三方的外交与情报关系。根据满文档
案 , 踢津仁钦在 1667 年出生于拉达克 , 由自幼便前往扎什伦布寺学习 , 并曾追随五世班禅喇
旷 .@ 在策零敦多卜率领准隐尔军队上后领西藏期间 , 由于准噶尔台吉韦征和硕齐需要喇凡 , 班禅
喇嘛便将噶津仁钦派往准噶尔。随后噶尔丹策零得知其为班禅喇嘛的徒弟后 , 便将其留在身边 , 
噶津仁钦也因此得以知道许多关于准噶尔内政与外交的详细情况 , 包含策旺阿喇布坦被毒害 , 罗
布藏舒努 @ 出逃土尔饶特以及噶尔丹策零关押罗下藏丹津等事情的详细原委等。噶津仁钦以答应
协助嘴尔丹策零收取西藏熬茶情报为由得以返回拉达克 , 并通过拉达克王后布里旺姆联系清朝 , 
表达希望能够返回扎什伦布寺居住的意愿。然而清朝方面对于久居准噶尔的噶津仁钦非常怀疑 , 
因此在乾隆七年 (1742) 四月对他录取了十分详细的口供 .@ 在噶津仁钦的口供中 , 提到了一条
关于当时准噶尔外交情况极为关键的线索 : 

音准噶尔所有之巴达克山 @@、 八刺黑 @、 布哈拉等地方 , 现在辟为额林之巴扎汗所管 , 
诚因该势力 甚大, 准噶尔极为丽惧。又准噶尔、俄罗斯之交界处有一在湖 , 两边人等为彼此
争盐 , 俄罗斯与准噶尔今亦不和。噶尔丹策堆时常往纳蕊可克之巴咱汗处派中使者 .中 

这里噶津仁钦喇嘛向清朝传递了三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信息。第一 , 巴达克山、八刺黑与布哈拉这
片广亡的中亚核心区域 ( 约为今日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一直延伸至阿富汗东部与塔吉克斯坦西
部 ) , 过去曾是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 , 然而现在却已经在额林巴咱汗 , 即伊朗阿夫沙尔王朝纳
迪尔沙的统治之下。在 1737 一 1740 三年间 , 纳迪尔沙在中亚迅速扩张 ,@ 这让邻近的准噶尔人
不得不感到相当匡惧 , 这个消息也随着噶津位钦经由拉达克转往后藏 , 被清朝所获得。

中 ”乾隆 七年 (1742) , 踢津仁钦自称时年七十五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暑满文档案汇编》第 6 
册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 蓝隆七年四月初八日 , 第 20 页。

四清廷内部曾讨论是否将其从后藏送往北京监管 , 然而据颇罗性称 , 当时噶津仁钦已经七十七岁 , 年老多病 , 
似不久于世 , 并不具威胁。又驻藏大臣索拜称 “ 喇路噶津仁钦系拉达克地方之人 , 并未人我国版图 (musei 
gurun i nirugan dangsede dosikaki) , 且又年迈体肿 , 将其迁往京城 , 彼若托病不往 , 稍有关碍 ”, 因此最终将

噶津仁钦留在扎什伦布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履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编 :《 军机处满文
准噶尔使者档案编译》中册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 第 1363 一 1364、1844 页。噶津仁钦最终在
1747 年初过世 , 陈柱曾利用满文档案对噶津仁钦的生平有很详尽的考证 , 详见陈柱 : 《18 世纪前期清朝、

准噶尔、西藏、拉达克关系管宕一一以拉达克喇旷噶津林泥为中心 》, 《西域历史滞言研究集刊 》2018 年第
9 辑。
关于罗布藏舒努其人其事 , 参乌云毕力格 :《 小人物、大舞台与大角色 : 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
汗国与清朝关系 》, 《清史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6 册 , 蓝隆七年四月初八日 ,第 13 一 26 页。
原档满文写作 baqakga (应 作 badaksan) , 即巴达克山 (Badqakhshan) , 在今阿富汗东北与塔吉克斯坦西部一
带 , 明清汉籍又作八答黑商、巴丹沙。
满文 balak , 即位在今日阿富汗北部之巴尔赫 (Balkh) 。
满文原文 ;:“neneme jun gar de bisire badaksa,balak,buhar i jergi ba na be,ne gemu erin i baja han de 
ejelebuhengge yargiyan ,erei hisun umesi amba ofi,jun gar labdu gelembi,jai jum gar,oros 1i jecen acaha bade bisire 

电
龟

介
外

后

dabsun noor be ,juwe ergi urse jshunde dabsun temgere jakade,oros ,jun gar i baru te inu acaraki,enetkek i baja 

han de,galdan cering kemauni elcin takirame yabumbi.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6 册 , 乾隆七年四月初八日 ,第 20 页。
P. Avery,G, Hambly,& C. Mejlville Eds. ,77He Carrpridee 原 siory of ra ,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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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俄罗斯在 1740 年代初准噶尔与俄罗斯曾因抢夺边境盐矿而交恶 , 此处指的应该就是
准噶尔人与俄罗斯长期争夺的亚梅什潮 〈Lake Yamysh) 中。早在 16 世纪上半叶 , 卫拉特诸部与
俄罗斯便多次争夺亚梅什潮的盐人看资源 .@ 随着 18 世纪初俄罗斯向东推进并在额尔齐斯河上游
流域开始建立要塞堡健日试图在亚梅什湖一带探勘矿产资源 , 这使得将该地视为传统游牧地的准
噶尔人感到不满 。1714 年 , 第得大帝命军官伊凡 . 布赫戈利蒋 (Ivan Buchholz,1671 一 1741 ) 外
前往亚梅什湖区域探勘金矿 ,1715 年 10 月布赫戈利茨率领近三千人的队伍来到位于当时俄准交
界的亚梅什淹 , 随后开始建造要塞 .@ 1716 年 , 准噶尔人围攻亚梅什湖附近的俄罗斯人要塞 , 并
俘虏了俄罗斯人 , 其中包含后来教授准噶尔人火炮技术并绘制准噶尔地图的瑞典士兵雷纳特
(Johan Gustaf Renat,1682 一 1744) .@ 这一事件引发了准噶尔汗国与沙俄之间一连串的外交争议 , 
直到 1740 年左右准噶尔与俄罗斯之间仍就亚梅什潮区域的边界问题而争执不下 .@ 

第三 , 踢尔丹策零直到 1742 年仍与莫卧儿帝国穆罕默德沙保持经常性的通使关系。清朝在
拉达克一线所经营的情报网 , 不仅与穆斯林商团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渠道 , 同时也从藏传佛教伪人
口中打听到当时周边如印度、伊朗、俄罗斯等地强大政权的即时动向。由些看来 , 清朝在 18 世

纪不仅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政权 , 反而是通过立基于拉达克的情报网络 , 时刻掌握着当时欧亚大
陆政局的最新动向。然而清朝对拉达克情报网的经营 , 并非无限制的扩张 , 随着新疆战事的平
定 , 终在 1759 年逐步收缩。

七 、1759 年拉达克情报网的收缩与余绪

随着 1745 年后准枝尔内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 清朝最终决定在 1755 年出兵攻打准噶尔。而
随着准噶尔在 1757 年的崩泪 , 原本被信仰佛教的准噶尔人所压制的伊斯兰苏非派势力 , 获得了
发展的空间 , 终于导致了 1757 年的大小和卓之变。正在大小和卓之变爆发的同年 , 与清廷长其
保持友好关系的七世达赖喇咏于拉萨圆农 , 为安定西藏的政教情况 , 清廷决定派遗精通满、蒙、
藏语文的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前往拉萨。章喜活佛当时受乾隆帝委托的任务 , 主要是寻找第八世达
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根据藏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 章宫活佛在 1759 年确认达赖喇旷转世
灵童后随即返回北京 , 并在 1760 年抵京 2 虽然藏文传记的记载侧重于章嘉活佛在藏期间的宗
教活动 , 但事实上其赴藏一事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其一是辅助作为新摄政的第称活佛执掌西藏

中 ”位 在今日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巴甫洛达尔州 〈Pavlodar oblysy) 之亚美舍添 〈(Yamyshevo) 。此地是 17、18 世纪
中亚乃至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内陆盐信场之一。关于准噶尔人与沙俄对此地的争夺经过 , 人参见 Peter Perdue, 
Cjina Marches Fesi: THe Oing Corguest of Central Eurasia,pp. 106 - 107 , 212 , 306. [senbike Togan,“Inner Asian 

Muslim Merchants at the Closure of the Silk Rout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7He Si Roads: Fejaoays or Cajture 

and Comtmerce ,Vadime 了 lisseeff ed. ,UNESCO ,2000 ,p., 259. 

伊 , 亚 ' 兹拉特金 :《 准唱尔汗国史 》, 马曼丽译 ,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第 147、155、196、223 页 。17 世
纪上半叶俄文档案对于准噶尔阿巴赖台吉在该地游牧与建造寺庙有载 , 详见乌云毕力格 :《17 世纪卫拉特各
部游牧地研究〈续 )》, 《西域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此人在 1716 年在鄂木斯克 〈0Omsk) 建造木寨 , 成为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城哪木斯克的基础。
Robert Barkley Shaw,“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Turkestan,”Journal of ze h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66, part. 1 (1897) ,p. 27. 仇 . 亚 . 兹拉特金 ;《 准噶尔汗国史 》, 第 324 一 325 页。
Nicholas Poppe,“Renats Kalmuek Maps,”jnage Nd 12 (19355) ,pp,1S7 一 59. 

伊 , 亚 ... 效拉特金 :《 准噶尔汗国史 》, 第 324 一 330、362 一 363 页。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Fcang sya rol pa rdo res ra 态 ar,Kan suu mij rigs dpe skrun khang,1989 ,pp. 415 

-459.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 :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 陈庆英、马连龙译 ,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年 , 第
193 一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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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事务 , 并分散藏地噶伦权力 ,中 其次就是联系拉达克以便查明大小和草可能的撤退动向 。@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状六月 , 章嘉活佛从拉达克通过收集大小和卓逃往路线的同时 , 又再次
收集到关于莫卧儿帝国的动加 : “又 闻 , 厄纳武可克部阿郎吉尔巴察和汗 (alanggir baca han) 病
发 , 其子将承袭汗位 , 将守边头目内沙木勒木勒 《neisa mulmul) 吾捕 。" 仿此处的 “ 阿序吉尔巴
察汗 ” , 即阿拉姆吉尔二世 〈“Azz al-Din “Alamgr I, 1754 一 1759 年在位 ); 而 “内 沙木勒木

勒 ”, 即当时莫卧儿帝国权倾一时的倭色尔 (vazfz, 宁相 ) 伊马德 , 穆勤克 ( “Imad ul-Mulk, 
1736 一 1800) , 即踢效都丁汗费罗兹 , 姜格三世 (Ghaszi al-Din Khan Feroze Jung IIL) 。

伊马德 , 称勒克是一位军事将领出身的权臣 , 他于 1754 年轩删了莫卧儿帝国第十三任皇帝、
穆罕默德沙之子净哈迈德 . 沙 , 巴哈杜尔 (Abmad Shah Bahadur,1748 一 1754 年在位 ) , 扶植了作

为倪偶皇帝的德阿拉姆吉尔二世。随后又在 1759 年谋害了阿拉姆吉尔二世 , 并且援引信仰印度
教的马尔他人 (Maratha) 进和 德里, 发动军事政变。阿拉姆吉尔二世之子被迫出逃 , 并宣称自
己为黄卧儿皇帝 , 即沙 , 阿拉姆二世 (Shah“Alam IT,1759 一 1806 年在位 ) .@ 由此可见 , 当
1759 年清迁试图通过拉达克追踪大小和车逃亡路线的同时 , 又再次获得了关于莫卧儿帝国的情

报 , 尤其是沙 . 阿拉姆二世与手握兵权的宁相伊马德 , 穆勒克二者间的权力斗争。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 , 蔬达克山在清朝的压力下 , 最终逮捕并处死大小和卓 。.@ 在准噶尔与大

小和卓均已被消灭的情况下 , 乾隆帝下达了 “ 普后拉达克汗处 , 不必遗人探信 ?@ 的命令 , 反映
出西域战事平定后 , 清朝的拉达克情报网逐步收缩的历史进程。然而这并不代表清朝与拉达克的
连结自 1759 年后彻底中断 , 只是拉达克情报的传递形式开始由藏文转向波斯文 , 这与当时拉达
克国王策旺纳木扎尔 〈Tshe dbang ram rgyal, 1752 一 1782 年在位 ) 本人改宗伊斯兰教有关 @。 根
据策旺纳木扎尔的请求 , 清廷自 1760 年开始通过波斯文与拉达克方面联系 ,@ 而以波斯文书写
的拉达克来文也因此得以保存在清代档案中。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波斯文书 @,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从月 , 拉达克王策旺纳木扎尔曾再次致信清廷 , 指出当时阿富汗杜兰尼
王朝爱哈默特沙 〈Abmad Shah Duranf,1747 一 1772) 在印度与克什米尔的扩张情形。而这份波

人 Peter Schwieger,7e Dalai 7arrna and jpe Emperor er Cina: 4 Poliiical Bistory of Tipetan 1psHtulion of Reincarn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8. 

@ 陈柱曾利用满文档案对于清朝通过拉达克缉拿大小和卓一事有详细的考察 , 详见陈柱 :《 拉达克协助缉拿大
小和卓考述 》,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2017 年第 9 辑。

国满文原文 : “geli donjiha bade,enetkek gurun i alanggir baca han nimeme ak oho、ini jui han i soorin be sirambi 
seme,jJecen be kadalara da neisa mulmul be hnalame gamahabi sembi. ”《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9 册 , 蓝

隆二十四年头六月二十二日 , 第 442 页。笔者此条汉文翻译系参考陈柱汉译修改而来 , 参见陈柱 :《 拉达克
协助缉拿大小和卓考述 》, 第 608 页。

国 Matthew Mosca,Frorm Frontier Poliey io Foreign Poljicy: Te Ouestion of jadia andg te 77ansformation of Ceopolitics 功

Oing Cjiznae,p.、78., Sudip Bhattacharya,Trseenr Eneny: Te Eng 有 R,PDisease,and Medicine im Colonial Benga1, 

1617 -1847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pp. 68 - 70. 

关于清朝抓捕大小和卓与巴达克山在其中的作用 , 马子森有很深入的 研究 , 详见马子木 :《 蓝隆朝初通巴达
克山考 : 兼论准噶尔遗产与清朝中亚外交之初建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17 年第 88 本第 2 
分。
《清高宗实录》卷 597, 赣隆二十四年九月甲成。
Luciano Petech ,7ze Kingdom or Fuda 太 : c. 950 - 1842 4. 已 ,pp. 115 - 116. 

陈柱 :《 拉达克协助缉拿大小和卓考述 》, 第 611 页。
David Brophy 已将这份文书转录并进行英译 。David Brophy,“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了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i No Tapping arornd Pjziology: 4 Festscjpr 太矶 Brnor of Reeler 

Me1nios Taucfsionr 矿 .3 70 雪 Birday,ed,by Alirezxa Korangy and Daniel JJ Sheffield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p. 335 - 336 这 353 -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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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信件也得以报转被缩译收入《平定准噶尔方略》中 : 
土伯特拉达克汗策旺那木扎尔遗人致书 , 臣等译看 , 其书云 : 闻爱岛军头目爱哈黑特

沙 , 圭强攻痕都期坦部落 , 取扎纳巴特城 @, 以阿音木伯克守之 , 自居拉国尔城 @。 又克什
米尔部落 , 旧头目名塞克专国 , 爱哈莱特沙令其往见 ; 不从 , 遂遗人统众数万攻之。塞克专
迎战败溃 , 为其下人执送。爱哈黑特沙颇能体恤农商人等 , 如十之尼西尔完国时 , 羊虎同
居 , 并不相害等语。臣等复书 , 奖其诚眉 。@@ 

拉达克传达的信息中 , 反映出爱险默特沙于 17$2 、1757 年先后攻扫拉合尔与旧德里等地的主要
城市 .@ 也正是通过拉达克寄来的情报 , 乾隆帝得以认识到当时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强大 , 因而
随后做出 “ 爱乌罕系一大部落 "@ 这样的判断。这也是何以其后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开始攻打巴达
克山的原因。当乾隆三十三年 (1768) 乌什参赞大臣永贵等人力建 “ 巴达克山牧场系我属地 , 
断不可为他人所得 ” , 乾隆帝本人却主张 “我 断不得播手其事 "”.@ 很显然 , 当时乾隆帝已经通
过拉达克传来的情报 , 认识到杜兰尼王朝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对手 , 清朝若贸然出兵维护巴达克
山 , 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同年四月 , 清朝又再次接到拉达克王策旺纳木扎尔来信 , 指出杜兰
尼王朝在克什米尔所扶植的统治者正在强力扫葛阿富汗人的反对势力 , 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清朝当时对杜兰尼王朝势力的评估 。@ 

八、结语

根据本文以上的考察 , 清朝在 1720 至 1760 年代间通过拉达克所建立的情报网络 , 在搜集准
噶尔信息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当时印度、俄罗斯、伊朗与中亚周边各地区的最新情报。早在
1720 年 “ 驱准保藏 ”的 军事行动中 , 拉达克人便开始通过康济戎等阿里藏军势力为清军提供准

噶尔情报 , 并随后在 1724 年正式遗使清朝 , 和希望与中国方面建立正式关系。也因此在 1724 至
1726 年间 , 清廷内部展开了是否晋封拉达克王的讨论 , 从而初次认识到了当时拉达克依附一个
名叫 “ 喀齐 ”(kha che) 的强大势力 , 即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同时 , 清朝也认识到拉达

克与准噶尔汗国之间有所往来 , 因此对其可靠与否仍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直到 1731 年拉达克
内部发生王位继承争夺 , 清廷巧妙地利用以颇罗导为首的阿里藏军势力介人拉达克内政并支持信
奉佛教的德中纳木扎尔 , 自此确立了清朝与拉达克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依靠拉达克位居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界带的核心地理位置 , 清朝得以通过拉达克获得多元而
丰富的地理信息来源 , 其中尤以活跃于南亚、中亚与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穆斯林商团与藏传佛教僧
人最为关键。例如曾频繁往来于痕都斯坦、拉达克与叶尔芜之间的哈瓦斯伯克与熟知准噶尔政局
的嘴津仁钦喇嘛所携带的情报 , 都曾驾转通过拉达冯而为清朝所获得 , 这些信息不仅即时地反映

即波斯文 Shahjahanabad 〈沙页汗之城 ) , 为 1638 年莫卧儿皇帝沙贾汗所建 , 在今旧德里 〈01d Delhi) 。
即今巴基斯坦拉合尔 (Lahore) 城。
即 Raja Sukh Jivan,1754 一 1762 年间克什米尔的统治者。

波斯文 Nishirvin, 指伊朗萨珊王朝贤王直斯劳一世 (Kisra 二 531 一 579 年在位 ) , 以执法公正闻名。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 18,, 第 21 页。
Jaswant Lal Mehta ,4doanced Sizady 了 m 引 e 有 siory of Moderm jpadra 1707 -1813 ,New Dawn Press ,2005 ,pp. 246 -- 

3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蓝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3 册 , 岳楚书社 ,2011 年 , 蓝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四
日 , 第 337 一 340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8 册 ,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 307 一 312 页。
David Brophy,“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pp. 342 -- 

343 & 358 -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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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欧亚大陆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 , 更同时促成了清朝地理认知的扩展。诸如关于 18 世纪前
羊叶准噶尔汗国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使者与贸易往来 ; 1739 年伊朗人侵印度的卡尔纳尔之成 ; 
伊朗纳迪尔沙在 1730 年代未于中亚的迅速扩张 ; 1740 年代准路尔与俄罗斯人为亚梅什湖盐矿产
生的外交了矛盾 ; 1759 年人莫卧儿帝国内部的军事政变 ; 1760 年代阿富省爱哈默特沙征服北印度与
克什米尔等拉达克寄来之情报等等 , 都使得清朝对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变化有着相当即时的观
察。

本文通过清代多语种文献 , 论证了清朝欧亚情报网中拉达克一线的发展。惟拉达殉固然对清
朝跨地域情报搜集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 却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清朝与哈萨克、布哈拉、爱乌罕
等中亚政权 , 乃至于缅甸、逮罗与苏禄国等东南亚诸国间所构筑的信息网络 , 将是未来清史学界
臣需开展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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